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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特殊之年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特殊年份。1215年《大宪章》颁布800周年，1905年中国清政府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的110周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如何在800年、110年、70年的重大历史事实与脉络中寻求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共同维护正义、和平、法治与人权价值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在纪念《大宪章》800年之际，各国学术界关注800年来人类法治的发展，探寻《大宪章》的当代价值，展望法治的未来。
注2

 在这特殊的年份，从历史长河中寻找《大宪章》的方位，有助于我们客观地理解法治的真谛与价值。

《大宪章》的价值与影响800年前制定的《大宪章》是人类法治的起源，它所奠定的法治文明已成为人类共同分享的价值。尽管法治的内涵与功能不断变迁，法治发展道路存在多样性，但源于《大宪章》的法治核心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王在法下，税收法定，通过法治与分权捍卫自由，限制权力滥用都是《大宪章》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大宪章》缔造了现代社会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以自由保障自由的原则；二是以分权保障自由的原则；三是以法治保障自由的原则。
注3

 自由与法治乃是这个时代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保护人类生命、尊严与安全，共同塑造和平的根本保障。基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大宪章》所体现的自由与法治的传统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法治发展进程。因此，对800年前的历史文献我们也许有不同的评价与视角，《大宪章》本身价值也是在学术争论中传播的。我们可以怀疑，也可以批判，但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对其历史文献价值的肯定也许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共识。

《大宪章》与中国学术传统1215年《大宪章》颁布时，中国社会处于南宋（1127—1279），社会经济比较发达。1846年梁廷彤的《海国四说》中最早提及《大宪章》。可以说，中国人对《大宪章》历史价值的探索开始于一百多年以前，通过报刊、学术著作与大学的课程等不同的形式传播着《大宪章》的思想与价值。

《大宪章》与报刊。《大宪章》首先出现于晚清报纸期刊，发表文章比较集中体现在1903—1908年间，共计14篇。其中，三篇文章提到约翰王签署《大宪章》这件事，但文中未直接使用大宪章一词。第一篇是1899年《各国宪法异同论》，原文为“宪政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七百年前已有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
注4

 ；第二篇是1902年《英国宪法》，原文为“一千二百十五年英国贵族迫王立法”
注5

 ；第三篇是1903年《英国约翰王时代之民史译略》，原文为“所谓大宪法者，于是乎即成英人自由之所从出也”，“故此大章程一日遂定，毫无留难，盖约翰之意以为姑许而后背之”
注6

 。这14篇文章中，有一篇即1906年《英国宪法》摘译了《大宪章》63个条文中的23个，有三篇全文翻译了《大宪章》，分别是1903年《英吉利宪法史》、1906年《英国宪法正文》和1907年《欧美各国宪法志》。

《大宪章》与学术著作。《大宪章》集中出现在学术著作的时间大体上是1902—1911年间，合计14种，分别是：1902年《英国宪法论》；1902年《国家学原理》；1902年《万国宪法志》；1903年《英国政治沿革史》；1903年《英国宪法史》；1905年《英国国会史》；1905年《法政粹编第二种：国法学》；1906年《宪法》；1907年《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1907年《各国宪法》；1907年《国法学》；1908年《比较宪法学》；1910年《大清宪法论》；1911年《英国宪政丛书》等。上述14种学术著作中，含有《大宪章》完整译文的有三本书，分别是1902年《万国宪法志》、1907年《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和1907年《各国宪法》。1907年《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的原作者为美国学者巴路捷斯，其日文译者为日本学者高田早苗（1860—1938），将之转译为中文的译者是四川内江的刘莹泽，贵州平越的朱学曾和直隶完县的董荣光。该书“卷末附录”部分包含英国《大宪章》的序言和63个条文。1907年《各国宪法》为齐雨和和古翔九二人合译，是一部宪法汇编，包括17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第一个国家即为“英吉利”，《大宪章》为该著作的第一个宪法文本。

据记载，1915年6月，中国的知识界曾举行过纪念《大宪章》700周年活动，《甲寅》1915年1卷8期中登载了章士钊（1881—1973）写的“天宪”，作为纪念《大宪章》的论文，其中就谈到，《大宪章》不仅仅属于英国，应该属于世界。这一事实也表明，《大宪章》对当时的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学术界了解“世界的法治传统”提供了信息与经验。

《大宪章》与大学教育。《大宪章》作为大学课程体系始于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创办，虽其学堂章程未包含宪法课程，但教学中开设了“英国宪章”课程。主要依据是，王宠惠（1881—1958）1895年入天津中西学堂读书，1899年毕业，1900年初获得毕业文凭，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毕业文凭，编号为“钦字第一号”，显示学习15门课程
注7

 ，“英国宪章”排在第12位。这15门课程中，专门讲英国法的有三门，分别是“英国合同律”、“英国犯罪律”和“英国宪章”。虽然“英国宪章”是宪法学课程，不是专门讲《大宪章》内容，但在课程中涉及《大宪章》的相关内容。

《大宪章》与人类法治的未来人类法治的历史已走过了800年的历程。800年后的今天，尽管法治理想与现实有冲突，但法治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也是最具凝聚力的社会共识。一方面，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不断追求着幸福与理想，感受着人的尊严这一伟大的普世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也陷入恐惧与不安之中，伴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在强大的物质文明面前，人的尊严与自由容易被边缘化，我们仍生活在法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面对着各种冲突，面对着“二战”的教训，我们也需要反思，即如何用强大的法治力量捍卫正义与和平秩序。

在中国举办《大宪章》的纪念会议，也基于人类面临的挑战与法治未来的共同思考。在清末新政（1901—1911），仿行宪政，以及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背景下，英国大宪章频繁出现于晚清中国的报纸期刊、学术著作、法政学堂和大臣奏折，逐渐成为中国宪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宪章》在晚清中国翻译和传播的过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立宪派居功甚伟，二是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比较大。一百多年前，学人们曾经纪念《大宪章》700周年，展示了中国的学术传统。当下纪念《大宪章》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仍然面临着公权力滥用，社会缺乏共识的社会问题，解决之策乃是通过法治凝聚共识。不应以旁观者的身份评述别人的历史，而应将之作为中国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慎终追远，追寻《大宪章》在晚清以来中国的印迹，梳理其学术遗产，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评价法治的未来发展。

需要传承法治的价值，理性判断法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有责任展望800年后的法治，再过一百年，或者二百年我们的后人们纪念《大宪章》900周年，一千年的时候，人类的法治状况会有什么变化？

讨论《大宪章》的现代价值，有助于增进学术共识，分享法治的价值，推进法治的发展与进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


韩大元




2016年1月1日 修改


宪法之祖《大宪章》


——800年后的回顾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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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215年6月15日，在英国温莎城堡附近泰晤士河畔一处叫兰尼米德（Runnymede）的草场上，诞生了西方乃至世界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份法律文件，那就是约翰王（King John）与造反的男爵们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Stephen Langton）斡旋下达成的一份书写在一张羊皮张
注9

 上的拉丁文特许状（charter），这份实际上相当于一份和平协议的特许状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Magna Carta，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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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所藏1215年抄本《大宪章》
这份特许状之所以写在羊皮张上，是因为当时中国发明的毛笔和造纸术还没有传到欧洲。从6世纪到19世纪，欧洲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鹅翎笔，这种笔由于笔尖硬而尖，无法在织物上写字，人们如果需要长久保存圣经、法律、契约、地图之类重要文件，最好的书写材料是经过处理的牛皮和羊皮。特许状之所以用拉丁文书写，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王公贵族说法语，下层百姓说英语，而宗教和法律文献一般用拉丁文书写。之所以说《大宪章》在西方乃至世界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它可以说是后来一切宪法的始祖，无论美国的三大基础政治文件，即1776年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88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1791年的《美国人权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或1789年法国大革命催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1791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及之后各版宪法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抑或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都直接或间接承继了《大宪章》里的一些人权观念。

《大宪章》是英国法典遗产的一块重要奠基石，也是中世纪英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今天回顾和解读《大宪章》，既有助于我们深入准确地理解英语中的一些基本政治、经济和法律术语，又能使我们了解典型的封建社会有什么特征，更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大宪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哪些贡献。

二《大宪章》名称的由来

Magna Carta的Magna意为“大”，英文里以magna为词干的词还有magnify“放大”、magnificent“宏大”、magnitude“大小；规模”。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之所以叫“大”是因为英吉利海峡对面有个小不列颠（Little Britain），即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同样，《大宪章》之所以叫“大”，也不是没有缘由。1100年英王亨利一世（Henry I，约1068—1135）要加冕。为了赢得教会和贵族的支持，他颁布了一份由14个条款组成的《豁免特许状》（Carta Libertatum，英文是Charter of Liberties
注10

 ），赋予教会和贵族相当多的豁免权和法权。1215年，英国一大批男爵不满约翰王朝的恶政，结盟造反，他们提出的和平条件是，约翰王要给他们颁布一份类似的特许状，并提出了一份由48个条款组成的豁免权清单，史称《男爵条款》（Articles of the Barons）。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的斡旋下，约翰王不得已答应了造反者的要求，在大主教基于《男爵条款》起草的这份特许状上加盖了蜂蜡
注11

 御印。1217年约翰王死于痢疾，继承人亨利三世颁布了一份篇幅和重要性都小一些的《林苑特许状》（Carta de Foresta）。为了将这两份特许状区别开来，人们就将1215年的特许状称为Magna Carta“大特许状”。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Magna Carta“大特许状”的Carta译成中文怎么成了“宪章”？据《牛津英语词典》（OED: charter条下），英文charter源自法文chartre或cartre，后者又源自拉丁文carta“纸”。在中代英语里，charter的意思是“一张纸”（古代英语叫bóc“书”）；写在一张纸、皮张或其他书写材料上的法律文书或契约，藉此确认或批准所做出的授予、让渡、契约及其他交易”；特指“由君主或立法机构颁发的文书：a.授予或承认人民、某些阶层或个人某些特权；……b.给予赦免”。这样看来，carta或charter在汉语里最近似的对应词是“状”或“特许状”。不过译成“章”也并非不妥，因为carta或charter与chapter“章”是近义词；而汉语的章字除了“乐章”这一本义外，很早就有“法规；章程”和“条目”的意思，例如《史记·高祖本纪》里记载的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既然“章”字不成问题，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宪”字因何而来。

《尔雅·释诂·一》里说：“宪，法也。”可见“宪”和“法”意义相同或相近。宪字有文献记录可查的最早意思是“效法”
注12

 ，例如《书·说命》里说：“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孔传：“宪，法也。言圣王法天以立教于下。”动词“宪”很容易用作名词，指称效法的对象，即“典范”，例如《书·蔡仲之命》里说：“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从表示“典范”也很容易延伸到表示“法令”，例如《管子·立政》里说：“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

宪章一辞最早的意思也是“效法”，例如《礼记·中庸》里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同样，动词“宪章”也很容易用作名词，指称典章制度，例如《后汉书·袁绍传》里说“触情放慝，不顾宪章”；进而指称法度，例如李白《古风》之一里的“废兴难万变，宪章亦已沦”；直到今天指称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如《联合国宪章》。无论典章、法典，宪法或特许状，都由多个章节或条目构成，这正是章字的本义，因此“宪章”的本义可以说是“法规+条目”。

Magna Carta虽然行文用的是国王诏书的口气和一般特许状的语言，一些条款也确实给了英国教会和贵族一些特权，但更多条款却是英王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同时文件上不仅加盖了约翰的大印（the Great Seal），最后还写明得到众多大贵族的担保和教会领袖的见证。这样一来，这份文件实质上就不再是君主向臣民颁布的一份诏书或特许状，而是一份带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文件，它重新界定了君主与教会和贵族在政治、宗教、经济及法律上的关系，也重新界定了君权和包括贵族在内一切自由人的法权，从而将君权关进了国法的笼子里，确立了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原则和司法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一份记载这一切的文书，虽然名为特许状，由于具有法律效力，实质就是一堆法律条款，译成“大宪章”不过点明了其真实性质。至于这份《大宪章》与宪法（constitution）的关系，早在17世纪，英国法学家爱德华·寇克（Edward Coker,1552—1634）
注13

 就称《大宪章》为英国的“古老宪法”。

三参与制定《大宪章》的主要人物

《大宪章》的出炉是国王和保王派、造反的男爵、教会领袖这三方势力博弈的结果。下面简要介绍这三方势力的代表人物。

约翰王（King John，1166或1167—1217）被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位国王，由于他做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后世国王没有一个愿意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因此英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第二个约翰王。莎士比亚写过一部历史剧，名叫《约翰王》（King John），但主要讲此人与罗马教廷的纠葛与跟法国进行的战争，没有提及《大宪章》。约翰是亨利二世的第五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兄长们都得到了封地而他却没有，因此人们称他为“无地的约翰”（John Lackland，法文是Johan sanz Terre）。后来兄长们因谋逆而失宠，他逐渐成为父亲的宠儿，1177年被封为爱尔兰领主（Lord of Ireland）。在他的兄长中，威廉、亨利和杰弗里都早亡，1189年亨利二世死后，继承王位的是号称“狮心王”（Cœur de Lion，英文是 the Lionheart）的三儿子理查一世。1199年理查一世死后，约翰继承王位。1202年，约翰因其法国北部领地（包括诺曼底、布列塔尼和安茹）的归属问题而与法国开战， 结果导致两年后这些领地全盘丧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为了夺回失去的领地，他在英格兰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同时由于他拒不承认教宗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1207年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导致他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破裂，曾被教宗开除教籍。1213年为了换取教宗的支持，他归顺了教廷，在归顺仪式上，他先象征性地将自己的全部土地通过教宗代表潘道尔夫（Pandulph）献给教宗，然后潘道尔夫又代表教宗将这些土地封给了他（图2是描绘他归顺教廷的漫画）。与教廷和解后，他于1214年再度发动了对法战争，不料又是大败而归。回国后，面对各地的反叛，他只好接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调停，同意男爵们的和平条件，在《大宪章》上加盖了他的御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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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男爵们的头领是若博特·费兹沃尔特（Robert Fitzwalter，1198—1235，图3是他的封泥印章）。此人是埃塞克斯郡小邓莫村（Little Dunmow）的封建男爵，兼任伦敦市贝纳德城堡骑将（constable of Baynard’s Castle），曾跟随约翰王攻打诺曼底；1212年曾被控谋反，逃亡法国，被剥夺法律保护（outlawed）；1213年约翰王归顺教宗后宣布大赦，才得以返回英国；1205年春起兵造反，由于他在伦敦的人脉，造反得到伦敦市市民的支持，他也因此被推举为“上帝与神圣教会军队兵马大元帅（Marshal of the Army of God and Holy Church）”。他是《大宪章》中规定的25名男爵之一，基于《男爵条款》第29款的《大宪章》第39款主要针对他被流放并剥夺法律保护的遭遇而设立。造反失利后， 他曾作为造反派的使者前往法国，请求路易王子派兵增援；法军进入伦敦时，他曾亲自迎接。他的造反经历使他成为传说中罗宾汉（Robin Hood）的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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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罗马天主教方面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Stephen Langton，1150—1228，图4是坎特伯雷大教堂门口他的塑像），另一个是教宗英诺森三世的代表潘道尔夫·马斯卡（PandulfMasca，？—1226）。朗顿出生于林肯郡拉格比旁边的朗顿村（Langton by Wragby），曾就学于巴黎大学并在那里教授神学，一直到1206年。他在神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给圣经的章、节、句编了号，这一序号一直沿用至今。斯蒂芬在巴黎时，得到教宗英诺森的赏识，1206年任命他为罗马的一名枢机主教（cardinal-priest of San Crisogono）。此前一年，原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世，推举新大主教时出现两位候选人僵持不下的局面（其中一位是约翰王属意的人），教宗于是在1207任命斯蒂芬为新的大主教，教宗的这一任命得到坎特伯雷大教堂所有僧侣的支持。可是约翰王对此却不买账，他不仅宣布任何人承认斯蒂芬为大主教都将被视为人民公敌，而且还驱逐了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僧侣，由此触发了他与教宗的长期拉锯战。在约翰王与男爵们的对立中，斯蒂芬自然比较同情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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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道尔夫是罗马教廷的政客，在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在剧中他的名字写作Pandulph。不过此剧中没有任何直接涉及《大宪章》的内容。根据《大宪章》的说法，潘道尔夫仅是一名副助祭（subdeacon）。1211年潘道尔夫被教宗任命为代表，首次赴英与英王约翰谈判，因谈判未果曾当面出示教宗对约翰的开除令；1213年再度来到英国，接受约翰对教宗的归顺，约翰正式将自己的全部土地献给教宗，然后再从教宗那里领回，作为教宗给他的封地（papal fief）；1215年他第三次来到英国，男爵们与约翰在兰尼米德谈判《大宪章》的条款时他也在场。约翰王因他为自己出谋划策有功而于当年将诺里奇主教位置（the see of Norwich）赏给他，然而此项任命数年后才获教廷承认。

四《大宪章》的文本

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当时共抄写了13份，这些抄本由在场各方人士带回各地保存，现仅存四份，其中两份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另外两份分别保存在英国的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

《大宪章》的拉丁文原文共3,655个词，整个文件浑然一体，没有标题，也不分段落。1759年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给各条款加了序号，共63条，这些序号沿用至今。

《大宪章》的英译本最早出现在1534年，当代译本中以戴维斯（G. R. C. Davis 1989）翻译、大英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大宪章》Magna Carta最为权威，该译本属于公共领域，可在大英图书馆网站下载。

《大宪章》的中文译本笔者共找到五种。最早的译本是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1933年译的《英国大宪章》，收入当年8月出版的《各国宪法汇编》中。其次是张君劢1944年译的“英国大宪章提要”。该译本属于编译，对原文的顺序和内容做了不少改动，发表于《东方杂志》第40卷第14期。第三个译本是康树华译的《英国大宪章》，收入日本人木下太郎编、康树华1981年译的《九国宪法选介》。第四个译本是台湾辅仁大学雷敦和2002年译的《英国大宪章今译》，收入《和平丛书》第26期；网上还有一个无名氏译的《自由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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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张君劢的编译本，现有各译本的语言彼此差别很大，仅以《大宪章》第2段的译文为例：



朕受天明命。缵承尊位。朝乾夕惕。惟恐失坠。我心孔忧。孰从安之。先帝威灵。孰从瞻之。□何阴骘。福祐后嗣。以何嘉谟。归荣上帝。巍巍教会。必有以崇。泱泱大国。必有以隆。用是殚精竭虑。获求建树立功。迺有坎特布里大主教司蒂芬（其余人名从略）等先获朕心。首上奏议。宪章是制。咨尔臣民。其宜悉知朕旨。



立法院编译处：《英国大宪章》



承天之佑，启迪朕心。兹爰采纳坎特布里大主教司蒂芬（其余人名从略）之建议，颁此宪章，矢永遵行。自今之后，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皇天后土，共鉴此心。



康树华：《英国大宪章》



你們应知道，由于我們关心天主以及自己、我們祖先及后裔的灵魂之得救，为了显主荣、圣教会之进步以及我們王国內之治政，我們确定以下各条件如我們可敬的父老所建议即坎特伯雷总主教，英格兰首席主教与圣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斯德范……，及其他我們的从属者。



雷敦和：《英国大宪章》



由于可敬的神父们，坎特伯里大主教，英格兰大教长兼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斯提芬；杜伯林大主教亨利……暨培姆布卢克大司仪伯爵威廉；索斯伯利伯爵威廉……等贵族，及其他忠顺臣民谏议，使余等知道，为了余等自身以及余等之先人与后代灵魂的安全，同时也为了圣教会的昌盛和王国的兴隆，上帝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并昭告全国。



无名氏：《自由大宪章》




立法院编译处和康树华的译本用的是皇帝诏书体，语言文雅，朕字（拉丁文nos及其各种形式nobis/nostre/nostril/nostrorum，英文we/us/our）用得十分到位，但编译处的译本添加了不少原文没有的内容，如“缵承尊位。朝乾夕惕。惟恐失坠。……获求建树立功。……先获朕心”；康树华的译本删掉或漏译了原文的一些内容，字数不到编译处译本的一半，也不到另外两个译本的三分之二。无名氏的译本不仅将nos等译成“余等”，对原文也有较严重的曲解，如“使余等知道”、“安全”、“上帝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以上三个译本都略去了原文中的大量人名。只有雷敦龢的译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但里面有一些误译，例如将nos等一概译成“我们”，还有“关心天主”、“父老”等，语言也与今天大陆通行的标准书面语不太相同。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和研究这一重要历史文献，笔者依据大英图书馆所藏《大宪章》1215年抄本拉丁文原文（http:∥www.bl.uk/collection-items/magna-carta-1215），参考麦基尼奇（William McKechnie）戴维斯（G.R.C.Davis）和希尔德加德（Xavier Hildegarde）的英译文，重新将之译成中文。

五《大宪章》里的三个核心关键词

《大宪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却很丰富，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拿它当中世纪英国乃至欧洲封建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来读。这部小百科全书里有三个核心关键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个关键词是“封地”（拉丁文feodum；英文fee或fief），这是理解封建社会的关键。中国人对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这个词或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但是封建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征，一般人不一定清楚，专家的看法也不一致。“封邦建国”意思上的封建，最初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
注15

 ，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孔颖达对后半句话的解释是：“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蕃篱，屏蔽周室。”但封立宗亲或功臣为诸侯的做法并非始于周公。相传商的始祖契因帮助夏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以后商便成为其部族名称。商汤推翻夏朝后也实行分封，方国首领多封为侯伯。在经济上，商朝推行井田制，井田中央的地块称为“公田”，周围地块称为“私田”，分得私田的农民须为王室耕种“公田”，这称为“助”，实际是一种劳役形式的地租，“公田”的收获全部上缴朝廷。这时的“私田”其实并非私有土地，而是类似20世纪中国人民公社社员分得的自留地。对比中西封建制，二者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是：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全国土地属于君主（lord/monarch）；二、君王将相当大一部分国土封给不同等级的宗室子弟、功臣或率部归附的首领，所封之地称为“封地，封邑，采邑（fee；fief）”，受封者统称“诸侯（vassals）”；三、君王向诸侯提供保护，诸侯须向君主称臣纳贡，为君王办差服役（provide service），包括战时服军役（military service）；四、诸侯可将封地分给陪臣或家臣，陪臣或家臣再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以换取劳役或地租。比较《大宪章》里关于当时英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描述，除了英国有有组织的宗教，即基督教会及其神职人员（the clergy）而中国没有外，中世纪英国与商周时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英国社会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特色。

第二个关键词是“自由”（拉丁文libera、libertates
注16

 ；英文free、freedom和liberty）。法国大革命提出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 galit, fraternit）”，“自由”名列首位。一百多年前，严复翻译穆勒的On Liberty时，对liberty是这样解释的，这个词：



原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繇
注17

 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挂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人被囚拘，英语曰to lose his liberty“失其自繇”。……



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



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繇；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注18






严复关于立宪民主把“贵族君上……同束于法制之中”的这一见解一针见血，但他对liberty和freedom的解读，仍不十分到位。如今“自由”已列入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所指究竟是什么，可以通过考察《大宪章》里这个词的意义和用法来认识一下。

（一）《大宪章》第一款末尾规定：“对朕之国中所有liberis hominibus，朕……允许他们享有下文所载之所有libertates”。拉丁文liberis派生自līberī“子女”，本义是“（与家长）有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英文free源自古高地日耳曼语frî，本义是“亲爱（love）”，与friend“朋友”同源，也用来指称有血亲关系的人，无论liberis hominibus或freemen，所指称的都是有人身自由的自家人，即自由人，不同于受到束缚的外来奴隶。

（二）《大宪章》第一款开头规定：“英格兰教会永远libera，其……libertates将不受侵犯。”这里的libera和libertates不宜译为“自由”，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英国教会，谓语说的是教会与英王的关系，教会要求的libertates主要指不受王权干涉，自己做主，决定其内部事务，如选举大主教的权利，所以这里形容词libera的对应词应该是“自主”，名词libertates的对应词应该是“自主权”。

（三）在当时，所谓自由人实际上主要是贵族。这些人既然早已享有人身自由了，约翰王通过这一特许状授予他们的就不应是泛泛的自由，而是某些特权（privileges; franchises）或豁免权（immunity），包括贵族财产的继承权、寡妇的财产权、财产不受非法剥夺权、子女监护权、欠犹太人债务时的某些豁免权、对税捐的认可权、在某些案件的法庭上不受王室法官裁决而受平级人士裁决的权利、商人自由出入英格兰并在英格兰境内的自由通行权，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即国民对违法国王的惩处权。

第三个关键词是“平等”。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第二个口号“平等”如今也进入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实质上是个法律概念，今天我们说到平等，首先想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人人都清楚。中国自商鞅因秦太子犯法而给其师傅公孙贾施了黥刑以来，便有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人们一般用这一说法来解读“人人”。可是这种解读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仅涵盖了有可能走上法庭的各方人士中的不足三分之一，另外几方是哪些人，《大宪章》里有答案。

《大宪章》里尽管没有“平等”（拉丁文æquālitātem或æquālis，英文equality）这个词，却有一个与平等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即“平等人士”（拉丁文parium、pares，英文peers或equals）。含有这个词的最重要条款是第39款：“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平等人士合法裁决或我国法律审判，将不受逮捕、囚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流放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受到伤害。”弗冉希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称该条款是16世纪陪审团（jury）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基础。根据这一条款，法庭上的审判方也属于“人人”，而且审判者不仅是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还有一个由与被告地位平等的一批人组成的陪审团。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仅负责向陪审团解释法律并决定对被陪审团裁决有罪的被告实施什么处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陪审团裁决。其实，作为jury的对应词，“陪审团”这个译名很不准确。英文jury源自拉丁文jūrāta，后者是拉丁文谓词jūrāre“发誓”的派生词，jury的意思是“一伙发誓就某一正式征求他们意见的问题给出裁定或真实答案的人”（OED: jury条下1），构成这一团伙的个人称为juror“发誓人；裁决人”。根据jury和juror的本义，这两个词应该分别译成听起来与法官或审判员（judge）具有平等地位的裁决团和裁决员，而不是只起陪衬作用的陪审团和陪审员。

从法庭上被告方的角度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要求审判包括王子在内的被告时不能搞特殊，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把国王也包括进来，仿佛国王没有因犯法而成为被告的可能性，或国王犯法可以不与庶民同罪。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就被告方而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大宪章》的第61条“如朕、朕之首席法官，朕之官员或朕之任何人臣在任何方面侵犯任何人，或违反和平协议，或违反本安全保障之任何一条……”里的“朕”，就是英王自己。也就是说，约翰王被迫同意把自己和其所有臣民一样，都关进法律的笼子里，这就产生了法律的统治（the rule of law），简称“法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君王一人高高在上，不受法律约束，只是用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臣民，那就不是法治，而是君王依法而治（rule by law），简称“王治”。

除了审判方和被告方外，“人人”还应该包括原告方或公诉方。《大宪章》里对这一方的平等权利也体现在第61款里。紧接着上面的引语是“且该过失被报告给上面所说25位男爵中之四位，这些男爵可来至朕处，或当朕不在国内时来至首席法官处，宣布该过失并要求立即纠正。如果在40天内……朕不加纠正，或当朕不在国内时朕之首席法官不加纠正，上述四位男爵可将此事提交至这25位男爵中之其他男爵，这25位男爵在得到全国民众支持时，可羁押朕并以任何可能方式使朕遭受损失，包括占领朕之城堡、土地、财产或任何其他物品，但不得伤害朕之人身和王后及朕之子女之人身，直至他们认为过失已得到纠正。”这样，原告或公诉方的平等权利便有了保障。

根据《大宪章》的精神，我们可以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读为“法律面前审判方、原告方、被告方一律平等”。


大宪章
注19



序言
注20



朕，约翰
注21

 ，受命于上帝
注22

 之英格兰王暨爱尔兰
注23

 领主
注24

 、诺曼底
注25

 公爵
注26

 、阿基坦
注27

 公爵和安茹
注28

 伯爵
注29

 ，谨致
注30

 其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
注31

 、伯爵
注32

 、男爵
注33

 、法官
注34

 、林官
注35

 、郡长
注36

 、总管
注37

 、家臣
注38

 以及所有乡长
注39

 和忠实臣民
注40

 。

上帝在上
注41

 ，为拯救
注42

 朕
注43

 之灵魂及所有朕之先祖及子嗣之灵魂，为维护上帝之荣耀，为提升神圣教会之地位并更好地治理
注44

 朕之国家，遵照朕所敬重
注45

 之诸位神父之建议，包括：

坎特伯雷大主教、全英格兰首席主教
注46

 暨神圣罗马教会枢机主教
注47

 斯蒂芬
注48

 ；

都柏林大主教亨利；

伦敦主教威廉；

温彻斯特主教彼得；

巴斯与格拉斯顿伯里主教乔斯林；

林肯主教修；

伍斯特主教沃尔特；

考文垂主教威廉；

罗彻斯特主教本讷迪克特；

副助祭
注49

 暨教宗家室成员
注50

 潘道尔夫
注51

 先生；

英格兰圣殿骑士会
注52

 会长艾伊莫瑞克教兄
注53

 ；

以及尊贵的
注54

 彭布儒克伯爵
注55

 暨兵马元帅威廉
注56

 ；

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

沃伦伯爵威廉；

阿伦德尔伯爵威廉；

苏格兰骑将
注57

 艾伦·德·盖洛韦；

沃林·菲兹·杰拉尔德；

彼得·菲兹·赫博特；

普瓦图
注58

 大总管
注59

 胡博特·德·博若；

修·德·奈维尔；

马修·菲兹·赫博特；

托玛斯·巴塞特；

艾伦·巴塞特；

菲利普·道比尼；

罗伯特·德·若普雷；

约翰·马绍尔；

约翰·菲兹·修；

以及朕之其他忠实臣民的建议，特诏告天下：

1

首先，朕已向上帝承诺
注60

 并藉此特许状代表朕及朕之千秋子嗣确认，保证英格兰教会永远自主
注61

 ，其权利将完整无缺
注62

 、其自主权将不受侵犯
注63

 。朕这一意愿
注64

 有以下事实证明
注65

 ：早在朕与诸男爵之间发生这场争端
注66

 之前，朕已心甘情愿
注67

 地允准，并藉朕所颁特许状确认，英格兰教会有自主选举权
注68

 ，该权利被英格兰教会视为最必要与最重要之权利，且朕已使该特许状获教宗英诺森三世确认；该自主权朕本人会尊重并希望朕之千秋子嗣永远诚心尊重。对我国所有自由人
注69

 ，朕也代表王室与朕之千秋子嗣，允许他们享有下文所载之所有自主权
注70

 ，这些自主权由他们及其继承人从朕及朕之继承人处获得并享有。

2

任何伯爵、男爵或其他因服军役而从朕处直接获得王室封地
注71

 者一旦亡故，且在其亡故之时其继承人已经成年并有义务缴纳续租费
注72

 ，该继承人只须按原来的
注73

 缴费标准缴纳续租费后即可继承续租权，即伯爵继承人缴纳100镑便可继承全部伯爵治所
注74

 ；男爵继承人缴纳100镑即可继承全部男爵治所
注75

 ；骑士
注76

 继承人缴纳至多100先令
注77

 即可继承全部骑士封地
注78

 ；按照原先的
注79

 封地
注80

 常例
注81

 少缴续租费者，可以少缴。

3

然而，上述任何人之继承人如尚未成年并处于受监护
注82

 状态，成年后即可享有继承权，不必缴纳替补费
注83

 或契约变更费
注84

 。

4

监管未成年继承人土地之人将仅从该土地收取合理数量之收成
注85

 、合理数额之常例钱
注86

 与合理天数之劳役
注87

 ，不得对人员或财物造成伤害损毁
注88

 。如朕已将该未成年人之土地监管权委托给郡长或任何向朕代缴赋税
注89

 者，受委托者若有损毁行为，朕将责令其赔偿，并将该土地委托给同一封地之两位合法
注90

 且谨慎之人监管，此二人将负责向朕或朕任命之人缴纳赋税。若朕已将该土地之监管权赐予或售予任何人而监管者如有损毁行为，他将丧失监管权，该监管权将转给同一封地两位合法且谨慎之人，此二人将以前述相似方式对朕负责。

5

监管人在享有土地监管权期间，须利用该土地之收成维护与该土地相关之房屋、林园、鱼塘
注91

 、壕沟
注92

 、磨坊及一应其他事物；继承人成年后，监管人须将全部土地，连同犁具以及各季农活
注93

 所需且该土地之收成可合理负担
注94

 之农具与牲畜
注95

 ，一并归还给该继承人。

6

继承人可以结婚，但不得下娶
注96

 ，然而婚前须将婚事向继承人之直系亲属通报。

7

寡妇在丈夫去世之后，可随即不受阻挠
注97

 地获得其陪嫁
注98

 和亡夫遗产，不必为其寡妇财产
注99

 、陪嫁或所继承夫妻二人在丈夫去世时之共有财产付费。寡妇若改嫁
注100

 ，可在丈夫死后在夫家居住四十天，在此期间须将其寡妇财产分配给她。

8

寡妇若情愿孀居，任何人不得逼其改嫁。寡妇若持有朕之土地，须保证未经朕同意不会改嫁；寡妇若持有其他领主之土地，须保证未经相关领主同意不会改嫁。

9

只要负债人之动产足以偿债，朕或朕之官员将不得收回任何土地或地租以偿债。只要负债人本人能偿债，不得对其担保人实施羁押。如负债人因缺乏支付能力而无法偿债，其担保人须代为偿还。担保人如愿意，可扣押负债人之土地和地租，直至其所代还债务已得到偿还。负债人如能证明所还债务已超过担保人之担保额，则不在此列。

10

任何人向犹太人借债，不论数额大小
注101

 ，如果在债务偿清前死亡，其继承人，无论其据有之土地属于谁，只要仍未成年，都无须支付债款利息。此类债权如归朕所有，朕将仅收回借据中所写明之本金而不问其他。

11

任何男子死亡时如欠犹太人之债，其妻可保有其寡妇财产，不必用之偿还债务。如亡者留下未成年子女，须根据死者田产多寡为之留出生活所需，剩余部分用于支付债务，须向其封建领主提供之劳役不变
注102

 。所欠犹太人之外其他人之债务，以相同方式处理。

12

未经全国广泛协商
注103

 ，不得在朕之国家征收任何代役金
注104

 或摊派任何捐助
注105

 ，仅以下三种情况例外：一、用于赎回朕之人身；二、用于册封朕之长子为骑士；三、用于朕之长女出嫁（一次）。摊派这三种捐助，数额须合理。向伦敦市摊派之捐助，以相同方式处理。

13

伦敦市将享受其一切古已有之自主权及陆路与水路之免费通关权
注106

 。朕还同意并允准所有其他市、区、镇、港均享受其一切自主权与免费通关权。

14

为就摊派捐助（上述三项捐助除外）或征收代役金事宜进行全国广泛协商，朕将提前至少40天向诸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伯爵及大男爵逐一发出诏书；直接持有朕之封地者，朕将通过朕之郡长和乡长统一发出诏书，通知他们在所定日期和地点开会，商议诏书中所载明之事。诏书发出后，不论所有被通知者是否全都到会，议事之日所议之事将根据与会者之决议执行。

15

朕今后将不允许任何人向其自由人身份的佃户摊派捐助，除非是为了赎回其人身、册封其长子或出嫁其长女（一次）。用于这些目的之捐助，摊派数额须合理。

16

不得强迫持有骑士封地
注107

 或其他自有地
注108

 者服超过其应服之役。

17

普通诉讼之审理地点将不随朕朝廷行在之变化而变化，而须在固定地点审理。

18

对新近地产剥夺案
注109

 、先人遗产继承案
注110

 和教堂职位捐赠案
注111

 之审理
注112

 将仅在案发之郡
注113

 举行。朕本人，或朕出国时朕之首席法官，每年将四次派遣两名法官前往各郡，这些法官将与各郡自己所推举
注114

 之四名骑士在该郡并在规定之日期与地点举行上述裁决
注115

 。

19

上述评判如无法在郡法庭开庭之日进行，出席当天庭审之人士中须有足够人数之骑士和自有地持有人
注116

 留下，第二天继续进行司法裁决，具体人数视裁决事务
注117

 的多寡而定。

20

处理自由人所犯小过失，罚金须与其过失之程度相当；处理严重过失，也应如此，但不得重到剥夺其生计
注118

 之程度。若商人和农民被告至朕之法庭
注119

 ，处罚商人时须允许其保留其经商手段
注120

 ，处罚农民
注121

 时须允许其保留其农具
注122

 。此类处罚未经邻里有良好声誉人士宣誓评判
注123

 ，不得实施。

21

伯爵与男爵仅受其平等人士
注124

 处罚，且罚金数额须与其过失之严重程度相当。

22

处罚神职人员之世俗财产，将根据相同原则估算，不考虑其神职财产
注125

 之价值。

23

不得强迫任何城镇或个人在河上筑桥
注126

 ，自古以来负有筑桥义务者除外。

24

朕之所有郡长、骑将、护冕官
注127

 或其他官员，均不得受理应由朕之法官
注128

 受理之法律诉讼。

25

各郡、乡
注129

 、镇
注130

 、区
注131

 之地租将保持在以往水平，不得增加，朕之自有庄园
注132

 除外。

26

从朕处获得世俗封邑
注133

 者死后，朕之郡长或乡长如出示朕之公函传票
注134

 ，表明死者所欠朕之债务，即可在享有法权人士
注135

 监督下，合法抄没并登记死者世俗封地之动产
注136

 ，所抄没财物之价值须与所欠债务之价值相抵
注137

 。债务偿清之前，任何人不得从封地上取走任何财物。债务偿清后，剩余财物留待遗嘱执行人按死者遗嘱处理。如死者不欠朕任何债务，所有动产，除酌情留给死者妻子与子女部分外，将被视为死者之财产。

27

自由人如未立遗嘱而死亡，在扣除死者所欠所有债务后，其动产可由其最近亲属
注138

 与朋友在教会监督下分配。

28

任何骑将或朕之其他官员不当即付款，不得拿走任何人之粮食或其他财物，除非卖方自愿允许赊账。

29

任何骑士若愿意自己在城堡站岗，或因正当理由无法自己站岗而找到另一合格者代为站岗，任何骑将均不得强迫该骑士交钱以免除其站岗之责。此外，骑士服军役之天数将从其站岗之天数中扣除。

30

朕之任何郡长、乡长或其他人员未获自由人之同意，不得征用其马匹或车辆作为运输工具。

31

朕或朕之官员未获木材主人同意，不得征用不属于朕之木材，用于为朕建造城堡或其他目的。

32

被判定犯有大过
注139

 者，朕扣压其土地之时间不得超过一年零一日，之后该土地将还给有关封地之领主。

33

泰晤士河、梅德韦河及英格兰全境所有鱼堰
注140

 将被拆除，沿海岸所建鱼堰除外。

34

今后不向任何人就土地持有问题下达被称为责成令
注141

 之敕令
注142

 ，以免自由人因此被剥夺在其领主法庭上受审判之权利。
注143



35

全国各地将使用伦敦夸特
注144

 作为统一单位来计量葡萄酒、麦芽酒和粮食。全国各地还将使用统一单位来计量布幅，不论色布、褐呢
注145

 或其他布料
注146

 ，布幅之标准宽度是两边之间为两厄尔
注147

 。重量单位也将标准化。

36

今后，不得因发出死刑或截肢刑案
注148

 勘验敕令而收受任何财物，此等敕令应免费发出且不得拒绝。

37

任何人若以固定费
注149

 、田役
注150

 或城区费
注151

 之方式从朕处获得土地，并因服军役
注152

 而从另一领主处获得土地，只要他缴纳固定费，服田役或缴纳城区费，朕便不再要求对其子嗣实施监护
注153

 ；除非固定费缴纳者欠服军役，否则朕也不要求对其固定费、田役或城区费实施监管。任何人若因向朕提供刀剑、弓箭之类物品而从朕处获得小田产
注154

 ，朕不会因这种田产而要求对其子嗣实施监护或对其因服军役而从其他领主处所获土地实施监管。

38

今后任何官员不得仅凭自己一句话
注155

 ，在没有可信
注156

 证人证明其真实性之情况下，对一个人进行审判。
注157



39

任何自由人将不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流放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受到伤害
注158

 ，朕亦不会对之施加暴力或派人对之施加暴力，除非通过其平等人士
注159

 之合法裁决或
注160

 通过英格兰法裁决
注161

 。
注162



40

朕不会向任何人出卖
注163

 权利或正义，朕也不会拒绝或拖延任何人之权利或正义。

41

一切想在英格兰做买卖之商人均可按
注164

 古老且合法之常例
注165

 安全无忧地出入英格兰，在英格兰各地暂住并旅行
注166

 ，不论经由水路或陆路，免交一切非法路费
注167

 ，仅战时来自敌对国之商人除外。战事一旦爆发，国内来自敌对国之商人将受到羁押，但不得对其人身或货物施加伤害或损害，直至朕之首席法官弄清楚我国商人在敌对国受到何种待遇。如我方商人在对方安全无恙，对方商人在我方也会安全无恙。

42

今后，任何人只要对朕效忠，都可合法地经由水路或陆路安全无忧地出入我国，战时为保护我国公共利益之短暂时期例外；依据我国法律被囚禁者、被剥夺法律保护者及来自与我交战之国者不在此列；对商人按前一款所述办法对待。

43

任何归地
注168

 （如沃灵福德
注169

 、诺丁汉、布洛涅
注170

 、兰卡斯特之名誉治所
注171

 或其他归朕所有并带有男爵治所性质之封地）的持有者死后，如该归地仍在男爵手中，已故持有者之子嗣仅须向男爵而不是向朕缴纳续租费并服劳役。朕保有该归地之方式将与男爵以往保有之方式相同。

44

今后，在林苑
注172

 外居住者将不必接受一般性传唤，到朕之林苑法庭出庭，除非他们涉入一场法律诉讼或者身为因触犯林苑法而遭逮捕者之保人。

45

朕任命为法官、骑将、郡长或乡长者，须熟知我国法律，决心认真执法。

46

建造修道院之男爵，如持有英格兰国王所颁特许状或一直长期保有其产权
注173

 ，在该修道院空置
注174

 时，有权接管之，因为理当如此。

47

所有本朝所圈之禁苑将立即解禁。本朝为防御之目的所圈之河岸亦将解禁。

48

对与林苑和兽苑
注175

 、林官和兽官、郡长及其部属、河岸及其护岸官有关之一切邪恶惯例
注176

 ，即着各县由正派人士从该县推选出12名骑士，宣誓后展开调查，调查开始后40日之内，邪恶惯例将彻底废除，永不恢复。但朕，或当朕不在英格兰时朕之首席法官，须先得到通报。

49

英格兰人交给朕作为和平抵押或忠君担保之一切人质和特许状，朕将立即归还。

50

朕将立即撤销杰拉德·德阿泰
注177

 亲属之一切职务，永不叙用，这些人包括昂基拉·德希戈涅、彼得·德尚索、盖伊·德尚索、安诸·德尚索、盖伊·德希戈涅、杰弗瑞·德马蒂尼及其兄弟、菲利普·马克及其兄弟、侄子杰弗瑞及这些人之所有追随者。

51

一俟和平恢复，朕将从英格兰驱逐一切外国出生之骑士、弓弩手及其随从，以及携带马匹与武器进入我国之雇佣兵，他们给我国造成了祸害。

52

对任何未经其平等人士合法裁决而被朕剥夺了土地、城堡、特许权
注178

 或权利者，朕将立即予以恢复。对有争议之案例，须通过下面有关和平保障之条款
注179

 所载明之二十五位男爵做出裁决加以解决。对未经其平等人士合法裁决而被朕之父王亨利或王兄理查剥夺了上述财产或权利且这些财产或权利现为朕所执掌或在朕担保下由他人执掌之案件，朕将缓期处理，除非在朕举起十字去远征之前相关法律诉讼已经开始，或根据朕之敕令已经着手对案件进行调查；所缓期限为十字军远征之通常期限。一旦朕从远征归来或万一放弃远征，朕将立即公正处理这些案件。

53

对以下情况，朕也将缓期处理：朕之父王亨利或王兄理查所圈之林苑是解禁还是保留；事关他人封邑土地之监管权，该监管权由于第三方因服军役而从朕处获得封地而一直归朕所有；事关朕在非朕之封地上所建修道院，该封地之领主声称对该修道院拥有产权。一俟朕远征回国或放弃远征，朕将立即公正处理有关这些事项之申诉。

54

任何人不得因一个女人起诉他杀了人而遭逮捕，除非死者是该女人之丈夫。

55

上缴给朕之一切不当与非法罚款以及朕所收缴获之一切不当与非法罚款，都将全部退还；如有争议，将由下面有关和平保障之条款
注180

 所载明之二十五位男爵裁决，或由这些人连同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如他能出席）及他所愿带领者之多数人意见裁决。如大主教无法出席，裁决将照常进行，但如果这二十五位男爵中有人是案件当事人，该男爵对该案件之裁决权将被搁置，其余二十四人将另选一人作为替补，宣誓后行使对该案件之裁决权。

56

如果朕未经平等人士合法裁决而剥夺或没收了任何威尔士人在英格兰或威尔士之土地、特许权或其他东西，朕将立即归还给他们。如在这类问题上出现争议，将由其平等人士在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地带裁决。英格兰法律将适用于英格兰一侧地产之归属，威尔士法律将适用于威尔士一侧地产之归属。威尔士方将以同样方式对待我方。

57

事关威尔士人未经其平等人士合法裁决而被朕之父王亨利或王兄理查剥夺或没收任何财产或权利且这些财产或权利现为朕所执掌或在朕之担保下由他人执掌之案件，朕将缓期处理，除非在朕拿起十字去远征之前相关法律诉讼已经开始，或根据朕之敕令已经着手对案件进行调查；所缓期限为十字军远征之通常期限。一俟朕远征归来或万一放弃远征，朕将立即根据威尔士法律在上述地区
注181

 公正处理这些案件。

58

朕作为和平担保所扣押勒威林
注182

 之子、所有威尔士人质以及呈交给朕之特许状，朕将立即归还。

59

至于归还苏格兰王亚历山大
注183

 之姐妹和人质、恢复其特权与法权，在这些问题上，朕对待他将与对待其他英格兰男爵一样，除非其父亲（前苏格兰王威廉）交给朕之特许状表明他应得到不同待遇。此事将根据其在我朝平等人士之裁决处理。

60

上述所有惯例与朕所授之特权，只要事关朕与朕之臣民
注184

 之关系，在全国都有效；只要事关朕之人臣与其民众
注185

 之关系，全国所有人，无论神职或俗职，都须同样遵守。

61

鉴于为了上帝，为了国家进步
注186

 ，为了更好地消弥朕与男爵们之间所出现之不合，朕已允准上述一切，且愿意男爵们完全而稳固地永远享有之。为此，朕给予并允准这些男爵享有下述安全保障：

男爵们将从我国
注187

 推举出二十五个他们属意之人，这些人将尽全力维护并确保授予他们并经本宪章确认之和平与特权得到遵守。

如朕、朕之首席法官，朕之官员或朕之任何臣子在任何方面侵犯任何人，或违反和平协议，或违反本安全保障之任何一条，且该过失被报告给上面所说二十五位男爵中之四位，这些男爵可来至朕处，或当朕不在国内时来至首席法官处，宣布该过失并要求立即纠正。如果在四十天内，天数从向朕（或当朕不在国内时向朕之首席法官）宣布之日起计算，朕不加纠正（或当朕不在国内时朕之首席法官不加纠正），上述四位男爵可将此事提交至这二十五位男爵中之其他男爵，这二十五位男爵在得到全国民众
注188

 支持时，可羁押朕并以任何可能方式使朕遭受损失，包括占领朕之城堡、土地，拿走朕之财产或任何其他物品，但不得伤害朕之人身和王后以及朕子女之人身，直至他们认为过失已得到纠正。过失一经纠正，他们便须像之前那样服从朕。

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宣誓服从上述二十五位男爵之命令，做所有上述之事，与他们一起尽其全力使朕受损。朕特此公开并自愿允许任何愿意这样宣誓者宣誓，决不禁止任何人这样宣誓。本国所有自己无意宣誓跟男爵们一起羁押并损害朕者，朕将敦促他们做出这种宣誓。

二十五位男爵中如有人死亡，离开英格兰或因任何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其职责，其他男爵可根据自己意愿推选另一位男爵代替之，获选者将像其他男爵一样届时宣誓就职。

这二十五位男爵如就提交他们决定之问题产生不同意见，在场多数人意见之效力将等同于全体二十五人之一致意见，不论这二十五人是全体在场还是其中一些人得到通知后不愿或无法出席会议。

上述二十五位男爵将宣誓忠实执行上述所有条款，并尽全力促使其他人遵守这些条款。

朕既不会通过自己之努力，也不会借助第三方之努力，去做任何有可能取消或削弱这些让步或特权或其任何部分之事。即使出现这种事，也是非法与无效的。朕任何时候都不会利用这种事或通过第三方利用这种事。

62

所有自这场争议开始以来朕与朕之僧俗臣民之间所产生之恶意、仇恨、怨恨，朕都已悉数宽恕，并赦免每一个人。另外，对所有僧俗人等在本朝十六年
注189

 复活节至恢复和平期间因这场争议而发生所有以下犯上之行为
注190

 ，凡与朕相关，朕已完全宽恕并全部赦免。

此外，朕已命人发出公开信
注191

 ，证明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都柏林大主教亨利、上述其他主教及潘道尔夫先生见证了这一安全保障与上述让步。

63

为此，朕愿意坚定不移地宣布，英格兰教会将自主行事，朕之人臣，包括其子嗣，将如前所述，和平美好地、完全充分地、自由平静地享有并保持从朕及朕之子嗣处所获上述一切特权、法权和让步，无论涉及何事，无论身处何地，永远不变。

朕与男爵们都已宣誓，将认真遵守上述所有条款，不得恶意欺骗。


见证人


本诏书由上述之人及其他多人见证。此谕。


日期


本朝十七年
注192

 六月十五日，在温莎与斯泰恩斯之间称为兰尼米德之草场加盖朕之御玺。


大宪章的现代法政价值






王振民
 
注193

 屠凯
 
注194







2015年10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指出：“英国是最先开始探索代议制的国家”，而《大宪章》正是这一漫长而光辉道路的起点。
注195

 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人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氛围中，对未来没有信心。公元1215年，在西北欧的小岛国英格兰，国王约翰颁布了充满人性光辉、闪耀法治光芒的《大宪章》，令沉闷的欧洲为之一振。当时的人们，包括国王约翰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大宪章》能够维持多久，产生何种影响。800年后，作为东方人的我们，再读这部当时也许很普通的文献，不仅丝毫感觉不到它过时，反而愈发认识到其伟大。是啊，《大宪章》跨越八百年时空历久而弥新，仍然散发着青春活力，蕴藏着现代价值。它是现代世界在沉沉暮霭中的初啼，而后更回响出震惊整个人类社会的雷霆之声。它是人类理性的胜利，它是人类理性的杰作。

《大宪章》是法治之法、共和之法、自由之法、民族之法、代议之法，更是现代法治之母。它是法治之法，倡导了王在法下、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它是共和之法，体现了最高行政权力与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把古典政治哲学家的想象逐步变为现实；它是自由之法，给城市和社会保留了充分的自治空间，使市民阶层和商业活动免受恣意戕害；它是民族之法，堪称盎格鲁-诺曼集团政治实践的独特瑰宝，但影响早已突破英格兰的地理边界，走向欧洲大陆，走向全球；它是代议之法，为意见上达提供了制度渠道，创设了代表大众的政治机关。《大宪章》萌蘖着法治、共和、自由等多元价值，一源众流、月映万川，是现代法治之源之本。它构成了法律现代性的文本载体，也描绘出现代宪法政治的第一蓝图。它虽出自偏处海隅的不列颠罗马天主教士之手，并冠以治理乏术的英格兰无地国王约翰之名，却悄悄然、施施然拉开绚烂历史新剧的大幕，鼓舞寰宇各地的亿万观众走上舞台，追求良法善治、美好生活和万世太平。

《大宪章》的订立是英格兰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存在王位继承纷争，特别是与法国争夺诺曼底的战争，英格兰国王约翰加剧了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危机。为了化解窘境，约翰王对英格兰贵族阶层横征暴敛、卖官鬻爵，终于把大量盎格鲁-诺曼贵族推向自己的对立面。1214年约翰在博温斯战役被法国军队击败，这成为推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英格兰贵族团结起来，胁迫约翰让步。虽然颇不情愿甚至兵戎相见，但约翰最终耻辱地失败了。1215年6月，约翰与英格兰贵族代表签署了《大宪章》，并将此消息传播至英格兰各地。当然，1215年的《大宪章》只是最初的版本，此后它又经过1216年、1217年、1225年等多次确认，有些条款还被多次修改。细阅《大宪章》原件即可发现，它是以拉丁文写成一篇的，没有分段。所以后世所谓条文划分，其实是约定俗成、人为之举。

《大宪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然在英国法律体系中产生效力和影响。在形式上，《大宪章》是英格兰国王颁发的特许状，但涵盖的社会生活领域十分广大，重要性远胜于后世的大学、公司章程。在分类上，《大宪章》是英国的全国性制定法，也是英格兰影响至今的成文法律的第一部，效力优于普通法的判例。在性质上，《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也是英国最早的宪法性法律。在内容上，《大宪章》规定了君主权力、民意机关、人民自由、地方自治、财政税收等方方面面的重要事项。在效力上，《大宪章》的有些条文至今仍然有效。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关于移民是否要先被遣返再等待居留权审判的潘所普卡案
注196

 ，21世纪初发生的关于印度洋岛屿原住民应否被强制搬迁以为美国军事基地提供土地的班库尔特案
注197

 都涉及到《大宪章》的规定，英国法官也自然而然、毫不迟疑地在判词中援用了《大宪章》的条文。英国的公共法律数据库，也收纳了《大宪章》的英文版本。
注198

 当然，英国司法机关使用的一般是《大宪章》最晚的版本，与1215年版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条文序号上。本文以下在直接征引《大宪章》时，均使用陈国华教授译作的序号，以便读者索骥。

法治之法

1215年《大宪章》鲜明提出“王在法下”的法律原则。《英宪精义》的作者、英国最伟大的宪法学家之一戴雪（Albert Dicey, 1835—1922）有言：“法律是最贵国宝，为君主所有；全国人民以至君主本身都须要受治于法。倘使法律不能为政，以至全国无法律；必至全国无君主，复无任何遗产之可言。”
注199

 法律虽然为君主所制定，但君主本身也必须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这就是“王在法下”原则的要旨，是法治精神之所在。在古代和中世纪，各国君主一般都能在和贵族、市镇、教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专制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罗马法也拥护建立绝对主义的君主制，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一方面因为专制主义的古代罗马法和教会法在英格兰没有定于一尊，英格兰具有悠久的普通法传统，另一方面更因为安茹王朝（1154—1485年）的君主们在和贵族的斗争中失败，《大宪章》没有给英格兰君主作威作福、乾纲独断的权力。《大宪章》是处于罗马法范围之外，属于英格兰自己的“制定法的开端”，
注200

 它通过承诺永不侵犯王国境内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是英国君主和人民实现平等的政治契约。《大宪章》郑重表明，英格兰君主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梅特兰（F. W. Maitland, 1850—1906）说，“国王可能犯错；他可能违法；他低于法律，尽管他不低于任何人，也不低于任何法庭”。
注201



“王在法下”原则与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两原则互为依靠。今天，很多国家还在为政府能不能立法、政府要不要守法，税收要不要法定而争论不休，800年前的《大宪章》早已经白纸黑字地肯定了这些最基本的法治原则。至今在英国法律体系内仍然有效的《大宪章》第39条宣布：“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平等人士合法裁决或我国法律审判，将不受逮捕、囚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流放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受到伤害；朕亦不会对之实施暴力或派人对之实施暴力。”第40条则承诺：“朕不会向任何人出卖权利或公正，朕也不会拒绝或拖延任何人之权利或公正。”——这即是说，任何人都不得未经审判被剥夺人身和财产权利，每个人都应当被公正对待。戴雪有脱胎于此的箴言：“凡人民不能无故受罚，或被法律处分，以致身体或货财受累。有一于此，除非普通法院曾依普通法律手续，说明此人实已破坏法律不可。”
注202

 他还说：“在英格兰四境内，不但无一人在法律之上；而且每一人，不论为贵为贱，为富为贫，须受命于国内所有普通法律，并须安居于普通法院的管辖权之下。”
注203

 既然法律至上，就必须设有不受王权干涉的机关以捍卫它，实施之。在中世纪，行政、立法权力通常仍掌握在君主股掌之中，落实法律、监督君主的责任历史地落在行使司法权的法院肩上。而实施法律的重点尤其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偏私、不容隐，不能平民奉行一套法律，官僚享受另一套法律，否则审判无意义，公正不可言，法律至上更付诸空谈。果然，以法学家、大法官柯克为代表的英格兰法律人通过重新阐释《大宪章》，把普通法院的权威回溯至“不可记忆”的远古，在国王面前力争平起平坐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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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们更通过强调法律知识和审判技艺将国王和政客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在卖官鬻爵再正常不过的封建时代，居然避免了让《大宪章》变成一纸具文，逐步实现了国王统一领导下的司法独立，把看似对立的两件事情，即国王的领导与法治，有机地统一起来，二者并行不悖，这是英格兰人民的智慧！

肇始于《大宪章》的英格兰法治智慧，后来随着英军的对外侵略扩张，逐渐被“顺手”带到了她所有50多个殖民地，并由此形成了海洋法系，或称普通法系。今天很多国家在为法治不彰而苦恼，在为建立法治而孜孜以求，但是，如果有一张世界法治地图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些英国前殖民地的法治状况，总体上要好于很多国家的法治。这也许是大英帝国留给他们，也是留给全世界的珍贵政治遗产。《大宪章》对人类法治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小小的英格兰。

共和之法

1215年《大宪章》符合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政府理念。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作品公推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在这一作品中，共和主义思想的关键，诸如城邦幸福、政治参与、公共道德和混合政府等，均已经展露端倪。西塞罗曾经纵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利弊，而以三者的混合体制为最佳形态。毕竟，君主、贵族、平民任何一个力量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都会对城邦的其他组成部分和整体利益造成伤害，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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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智慧，但他的共和主义经典之作《政治学》在中世纪尚不流行。我们展开《大宪章》，一开篇便可见约翰国王对各阶教士、各阶贵族乃至全体臣民指名道姓、唯恐疏漏的宣示。在列举了自己的一串头衔之后，“大主教、主教、郡长、总管、家臣以及所有乡长与忠实臣民”被一个不少地提及。《大宪章》的这种写法本身就很有意义。它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三个等级”，但已然酝酿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它表明，在英格兰，每一个政治力量都不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不得不相互牵扯、彼此簇拥在一起。而这恰恰符合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政府理想，事实上也成为各精英集团、社会各阶层之间分权制衡、互相约束、共谋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当然并非刻意设计的结果，但阴差阳错地达致了奇妙的动态平衡和稳定。经过“光荣革命”直至维多利亚寡居等历史事件，英国君主逐渐从政治前台消失但仍留有一些法律特权，资产阶级、劳动大众乃至后工业社会的新兴阶层前仆后继挤进会场却也始终未能一手遮天、垄断权力。《大宪章》正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之滥觞。

共和体制、混合政府尤其需要容忍妥协、求同存异的政治姿态。1215年《大宪章》是在约翰国王失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城下之盟”，但英格兰教士和贵族在主张不受侵犯的自由和权利之余，仍给君主留下相当广大的施政空间，并未除之而后快。其后虽然有反复，《大宪章》也被一颁再颁，但君主对贵族们也没有特别血腥地反攻倒算。《大宪章》的成功客观上有助于英格兰政治精英内化这种相互容忍妥协的态度，对英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即便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政治斗争趋于激烈，英格兰仍然顺利完成“光荣革命”的转圜，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颅骨山积、杀人如麻的人间惨剧。在政治实践中，英国最早发明“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这一看似悖论、实则精湛的法政概念，把你死我活、苦大仇深的敌我矛盾修饰成争先恐后的公平竞赛，把排除异己的宫廷权谋装点为欢迎参与的正大口号。今天的英国议会须要为反对党保留专门的议事环节，用来讨论反对党关心的问题。而当特殊情况尤其是战争来临时，英国还几次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一致对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现代法治的国家，英国率先全面实现现代化，走上对外扩张之路，英国大军挥师全球，到处攻城略地，屡屡得手，英国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最多时拥有地球1/4的陆地。英军发起的战争不计其数，然而，自1689年君主立宪以来，英国内战基本消失，英国人不再打英国人，对内严格实行rule of law，对外则实行rule of war，通过法律解决内部纠纷，通过战争解决外部纷争，这是英国过去几百年历史的真实写照。同很多国家相比，“英奸”很少，英国人忠君爱国举世闻名。英国最多时需要往海外50多个殖民地派遣18000多名“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在天高皇帝远的殖民地工作，鲜有叛国、分裂国家闹独立的，一直忠诚于英国及其国王，这不能不说和英国习以为常、行之有效的宽容妥协、求同存异的政治文化和传统有些关系？
注206

 一国内部不搞零和博弈，尽可能追求双赢多美的政治局面，说起来稀松平常，但实际上颇不容易。在成王败寇的故纸堆中，《大宪章》显得收敛克制，难能可贵。

自由之法

1215年《大宪章》被称为“大宪章”，因为它是以“关于英格兰的自由的大宪章”这样的字眼开始的。“自由”正是“大宪章”的关键词。至今在英国法律体系内仍然有效的《大宪章》第1条宣布：“朕已向上帝承诺并藉此特许状代表朕及朕之千秋子嗣确认，保证英格兰教会永远自主，其权利将完整无缺，其自主权将不受侵犯。”这一条还说：“对我国所有自由人，朕也代表朕与朕之千秋子嗣，允许他们享有下文所载之所有自主权，这些自主权由他们及其继承人从朕及朕之继承人处获得并享有”。很多人都发现英格兰人有独特的结社文化，“英格兰人不仅给世人带来了种种团队游戏，也给世人带来了形形色色的社团：俱乐部、男女童子军、救世军、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撒马利坦会、大赦国际、扶轮社、独立共济会等，不一而足。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组织：政治俱乐部、皇家学会、英国学术院、工会、英国广播公司。它们都是英格兰这个结社文化中的结社性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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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宪章》第1条为根基，以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为起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次第展开，一个生动活泼的英格兰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只要有了自由，人民完全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相互扶助、关心彼此，真正成为一个血脉通畅、肌理丰满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自由之花可以结出的丰硕果实，甘饴无比。而如果扼杀民众的自由，那也就扼杀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生拼硬凑的队伍不可能团结，傀儡木偶般的氓夫也不可能热忱。

至今在英国法律体系内仍然有效的《大宪章》第13条也十分有趣，它要保障伦敦市和英格兰境内大小市镇、海港的自由。“伦敦市将享受其一切古已有之自主权及陆路与水路之免费通关权。朕还同意并允准所有其他市、区、镇、港均将享受其一切自主权与免费通关权。”英格兰的国王、内阁、议会共同组成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央政府，它是高度集权的；但与此同时，英格兰境内又有众多的地方自治政权，它们依然守护着自己的自由和生活方式，采用因地制宜的治理。不同于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这些市镇、海港的地方自治政权都不是英格兰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是国王的代理人，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产生的。根据《大宪章》第13条的规定，英格兰中央政府不能将它们一笔抹杀、肆意处置。但和有些人想象的相反，这些地方自治政权的存在并未导致英格兰内战不休、分崩离析。它们承担了一些中央政府不必也可能不愿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治理功能，领导者来自民间熟悉情况也便于相机行事、长远规划。而国家在地方征得的税款绝大多数用于该地的公共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是殊为难得。此外，对“免费通行权”的维护也有利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可以信赖的贸易环境，不让商人阶层惧怕政府朝令夕改。有目共睹，伦敦市虽然是英格兰首府，但是森严王座并不能凭空制造一片肃杀的政治气氛，这座泰晤士河畔的美丽都会仍然是一个水陆通衢、经济中心，而非君主禁脔、国王御苑。看来，英格兰、不列颠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不是偶然的，煤炭和铁矿等固然重要，但《大宪章》及其奠定的法律制度为此铺设的康庄大道更为重要。

民族之法

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1215年《大宪章》是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民族的瑰宝。虽然概括英格兰民族的性格并非易事，但《大宪章》确实体现了某些经久不衰的“英国特色”。如上所述，八百年前公布的《大宪章》至今尚有至少三个条文在英国法律体系中有效，这恐怕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再没有第二例。在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普遍持有进步即好的观念，以为新的一定胜于旧的。但英格兰民族却有一种古怪的保守主义倾向，不是不追求进步，而是每每寓进步于守成，不以急躁激越的方式扰动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可以设想，如果在其他国家，《大宪章》早已更新了无数版本，多半被废弃了。但就是在英国，800年来王室更迭、帝国盛衰，日升星坠、沧海桑田，这一切都没有使《大宪章》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就连那些已经失效的条款，多数也不过是转换形式，变为其它制定法的条文而已。这真是英格兰民族创造的一个令人惊诧的奇迹。仔细品味，英格兰民族这种爱惜故物的情怀其实也蕴藏了一种自尊、自信乃至自傲、自诩的民族心理。正因为《大宪章》领先于时代，保留它也即保留了英格兰民族文化基因优越性的证明书，除非十分必要，何必付之一炬。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法日益逼迫，但英国至今没有制定统一宪法典也没有一部统一独立的“权利法案”，宁愿继续使用《大宪章》。这当然是一种执着，但这样的坚持也确实为她赢得了不少敬意。

《大宪章》是英格兰民族文明的和载体，把英格兰民族的智慧和精华提炼出来并以刚性的法律形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连绵不断的文明一定有连绵不断的法律相伴同行。英格兰的文明能够持续不断，得益于有这部永恒的法典，就是这部伟大的法律文献把英格兰文明一以贯之，像一条线一样从开始串到现在，从无中断。后代人从不嫌弃几百年前前人制定的法律文献，立新而不破旧，特别珍惜前人传下来的这些规则规矩。《大宪章》实际上是英格兰民族的“家规”，是祖传的规矩。不管换了什么人执政，只要这些规矩、这些法律得以延续，文明就有坚固的载体，就能传之万世，永永尊戴。一个民族坚持一部法典八百年不动摇，这是何等的坚韧、自律、自信、大度！近代英格兰能够称雄世界，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与有这样坚持不懈、连绵不断、一以贯之的法治，关系巨大。

法律不仅是民族精神、文明的产物和载体，也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最好的塑造者。大英帝国之所以率先崛起，世界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英国，英格兰民族之所以今天这样，与这部法律文献几百年的塑造有关系。一位在英国做生意的朋友说，一次他与一位英国商人谈生意，等所有事情都谈好了，对方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料，他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这些材料都是真的吗？没想到这位刚才还十分温和的英国人勃然大怒，大为光火，说不跟这位中国人做生意了，能赚多少钱都不做了，因为他的诚信人格受到了质疑，这是原则问题，绝对接受不了。其实英格兰人并非人人如此，也并非从来如此，之所以今天大部分人讲诚信，就是因为英国几百年来的法律对不诚信、不守法给予的极其严厉的制裁。什么都可以破产，就是诚信不能破产；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诚信不能不要。在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实行同样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人、一个政府一旦诚信破产，要付出的代价几乎是不可承受的，等于宣布了死刑，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在我国，法律规定对违反诚信的企业和个人的惩罚，远远低于违反诚信、违反法律所付出的代价，甚至背信弃义、违反法律根本没有成本和代价，法律实际上在变相鼓励违法，不守诚信，有时我们的法律甚至惩罚授信守法的人！腐败无孔不入，与存在很多不好的法律，很多不好的执法和司法，关系密切。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的执法者、检察官、法官一定要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是在塑造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性和品行。800年前就有了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法律，才有今天这样性格的英格兰民族，把守法诚信看得比天都重要。

借用通俗的话说，《大宪章》既是英格兰的又是全世界的。英格兰民族虽然来源复杂，继承了盎格鲁、萨克森、维京、诺曼等五花八门的血缘，但也许是共居于一个蕞尔海岛的缘故，英格兰人似乎很早就具有一种平等观念。当然，英格兰的阶层仍显而易见，但她的整个社会结构近似于纺锤形，有穑夫无奴隶，比较具有流动性。可能和英格兰民族的这个特点有关，《大宪章》不是给英格兰境内某处的，而是全英格兰的，后来也成为苏格兰的、爱尔兰的，甚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共同纲领。《大宪章》也没有特意排除哪个阶层，它是全社会的。正如麦克法兰所说：“英格兰只有一部《大宪章》，法国却在1314—1315年间，分别向诺曼人、朗格多克人、布里多尼人、勃艮第人、皮卡尔人、香巴尼人、奥弗涅人……各颁布一部宪章”。
注208

 《大宪章》虽然产生于英格兰，但却具有一视同仁、普遍主义的境界，这十分重要。莎士比亚曾经咏叹：“这一个君王们的御座，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战神的别邸，……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英格兰。”——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英格兰——谁会否认最具英格兰民族特点的莎士比亚剧作能够为其他民族所欣赏呢？《大宪章》的民族性也可作此理解。

代议之法

1215年《大宪章》是英国走向代议政治的嚆矢。现已失效的《大宪章》第12条在此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一条规定：“朕之国家，未经国民广泛认可，不得征收任何代役金或捐助。”据研究，根据这一条规定，国王征收兵役税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王国大会的同意，而且召集大会要通过向大主教、主教、伯爵、直属封臣等发出专门信函的方式进行。似乎从此一个由特定人员组成的咨询、决策机关在实定法上有了根基。梅特兰认为，它会慢慢地演变成后来权倾英伦的西敏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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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表明，当安茹王朝的君主比较自信时，这个所谓的“王国大会”时有召开，征税等事项也曾征求过该机关的意见。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并非全是国王亲信弄臣的咨询机关，可以更有力地向君主反映民意，避免决策的盲区。当然，一个有权决定重大事项的精英集团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国王可能起先还驾驭有方，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精英集团整体的实力只会增长，而君主个人的素质则起伏波动，这个机关长远来看稳操胜券。最终的结果，就是君主被这个机关所吸纳和控制，英国后来流行的“王在议会”（King in Parliament）概念描述的就是这个现象。这个源自《大宪章》的“巴列门”获得了制定和修改任何法律的绝对权力，成为英国不可挑战的主权者，尽管这一切都以国王的名义。至此英国率先完成了由君主政治向代议政治的蜕变。

《大宪章》所设计的这个体制不同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雅典那种据说三万人一起决定事项的广场民主对于后世大国来说既不现实，也蕴藏古典共和主义哲学家所忧心的民粹主义危险。而《大宪章》所给予的，是且只能是，某种代议制。参与到王国会议的教士、贵族只是这个庞大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更是英格兰全体自由民中的少数。但这部分人恰恰有可能、有机会从容高质量地论政，这是比较现实的安排。当然，随着历史发展，这个代议机制可能更加成熟完善，通过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更多地吸纳民众意见。《大宪章》也给君主保留了足够的权威和面子。围绕着君主权威，英格兰形成了内阁体制，行政权并没有被削弱，甚至特别强大。君主做坏事的可能降低了，但做好事的本领仍然在。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君主依然可以用原始情感和宗教力量团结民众、巩固政府。英国著名宪法史学家白芝浩反复陈述过这个观点，他举例说：“没有什么情感能比英国人对威尔士亲王的婚礼所表现出的热情更显孩子气。作为一种纯粹的义务，这件事情的确是微不足道；但是英国人却把它当作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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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白芝浩所说的情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英国王室的活动中见证，而这也多多少少要归功于《大宪章》的最初安排。

现代之法

安茹王朝早期的国王们都是些疯癫可怜的家伙，而制作《大宪章》的主教、神父、伯爵、男爵们肯定不乏冷酷残忍、饕餮腐败之徒。约翰、费兹沃尔特、朗顿、马斯卡他们可不是什么聪明智慧、功高德劭的“国父”，后世也从来没有神化崇拜的必要。但正是这么一群人，写下了800年来历久弥新的《大宪章》，在文本中埋藏了法治、共和、自由的现代价值，也赢得英格兰民族的支持、人类社会的尊重。这说明什么呢？不妨这样说，现代法治不是捉摸不透的谜题，没有深藏千回百转的秘密，它不过就是当今社会形态下行之有效的政治安排，人们普遍接受的治理方法。它首先是成功的制度形式，人们如此欣赏，方才又升华为价值追求。就《大宪章》来说，它不需要智商超群的政治设计师，也不呼唤品德高尚的灵魂工程师。它本来就是无地王约翰都能迈出的一步而已。但另一方面，这些国王、教士、贵族们也确实不同凡响，颇有过人之处。他们以容忍妥协的姿态，达成互谅互让的政治决断，共同屈居契约、公益、法律——《大宪章》之下，虽说不是心服口服，但又毕竟身体力行，坚持下来。英格兰就此在民主程度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率先走上法治之路，辗转迈过现代社会的门槛，荣登世界历史舞台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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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王、教士、贵族也的的确确是些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堪称误打误撞地进入先贤祠的民族英雄。

国王约翰的一生不管多么窝囊，不管成就了其他什么伟大的事业，仅仅制定颁布《大宪章》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彪炳史册，永垂不朽了。后世法国国王拿破仑学习约翰王，自认一生最大的功绩不是打了40多场胜仗，而是主持制定了一部伟大的法典——《拿破仑法典》。人治是有限的，法治是无限的。不管有什么样的神医巫师，不管有什么样的灵丹妙药，国王都不可能万岁。但是国王制定的法典却可以永远统治下去，这就是法律之治，而非一人之治。政治人物能否万岁，不是看打了多少胜仗，甚至不是看经济增长了多少，而是看任内其法律上的成就如何。一部伟大法典、伟大案例的生命力可以远远超过任何人的寿命，跨越时空，传至万世，乃至永远永恒。一般政客求钱，政治人物求权，政治家追求人民的福祉，伟大智慧的政治家不仅追求人民福祉，而且通过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和万世太平。

当然，1215年《大宪章》在公布之后的几个世纪内也经历了被遗忘、被发现的反复过程，它的作用主要是符号性质的，古今皆然。特别是在今天，除了三个条款，《大宪章》的其它内容在当今英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失效。今天规范政治、保护人权的是一大批复杂的制定法和无数的普通法判例，那些至多可称得上是《大宪章》的遥远后嗣们。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对《大宪章》的纪念更多地是政治性的、仪式化的，而学术性的、思辨式的纪念活动在英国内外都不算多。再有，虽然《大宪章》开英国法政现代化之先河，但英国的全面现代化还要等待工业革命的到来。有了《大宪章》并不意味着英格兰已经进入“现代”历史门槛，对社会定性需要其中相互配合的各种元素均已到位方可进行，一枝独秀还不够。而且，法治、共和、自由等价值的和平共处也并非易事，价值之间相互冲突、牵扯再正常不过。没人能够断定《大宪章》内的各种价值已经被安排妥当，毕竟这些价值今天也让人争论不休。有人说，英国成也法治，败也法治。大英帝国的崛起是因为英国式的法治，后来的衰落也是因为英国法太过传统保守，不能与时俱进。美国能够后来居上，与她既继承英国法治好的一面，又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发展有关系。但无论如何，能在一个中世纪文本内体现法治、共和、自由等现代法政理念和价值已经是《大宪章》无可比拟之处，也无怪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这部伟大历史文献的八百岁生日庆贺欢呼了。


Magna C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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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his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es, foresters, sheriffs, steward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officials and loyal subjects, Greeting.

KNOW THAT BEFORE GOD, for the health of our soul and those of our ancestors and heirs, to the honour of God, the exaltation of the holy Church, and the better ordering of our kingdom, at the advice of our reverend fathers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primate of all England, and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Peter bishop of Winchester, Jocelin bishop of Bath and Glastonbury, Hugh bishop of Lincoln, Walter Bishop of Worcester, William bishop of Coventry, Benedict bishop of Rochester, Master Pandulf subdeacon and member of the papal household, Brother Aymeric master of the knighthood of the Temple in England,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William earl of Salisbury, William earl of Warren, William earl of Arundel, Alan de Galloway constable of Scotland, Warin Fitz Gerald, Peter Fitz Herbert, Hubert de Burgh seneschal of Poitou, Hugh de Neville, Matthew Fitz Herbert, Thomas Basset, Alan Basset, Philip Daubeny, Robert de Roppeley, John Marshal, John Fitz Hugh, and other loyal subjects:

+［1］ FIRST, THAT WE HAVE GRANTED TO GOD, and by this present charter have confirmed for u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shall have its rights undiminished, and its liberties unimpaired. That we wish this so to be observed, appears from the fact that of our own free will,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resent dispute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e granted and confirmed by charter the freedom of the Church’s elections-a right reckoned to be of the greatest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o it-and caused this to be confirmed by Pope Innocent III. This freedom we shall observe ourselves, and desire to be observed in good faith by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O ALL FREE MEN OF OUR KINGDOM we have also granted, for us and our heirs for ever, all the liberties written out below, to have and to keep for them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2］ If any earl, baron, or other person that holds lands directly of the Crown, for military service, shall die, and at his death his heir shall be of full age and owe a ‘relief’, the heir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on payment of the ancient scale of ‘relief’. That is to say, the heir or heirs of an earl shall pay ￡100 for the entire earl’s barony, the heir or heirs of a knight 100s. at most for the entire knight’s ‘fee’, and any man that owes less shall pay l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usage of ‘fees’

［3］ But if the heir of such a person is under age and a ward, when he comes of age he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without ‘relief’ or fine.

［4］ The guardian of the land of an heir who is under age shall take from it only reasonable revenues, customary dues, and feudal services. He shall do this without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men or property. If we have given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land to a sheriff, or to any person answerable to us for the revenues, and he commits destruction or damage, we will exact compensation from him, and the land shall be entrusted to two worthy and prudentmen of the same ‘fee’, who shall be answerable to us for the revenues, or to the person to whom we have assigned them. If we have given or sold to anyone the guardianship of such land, and he causes destruction or damage, he shall lose the guardianship of it, and it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wo worthy and prudent men of the same ‘fee’, who shall be similarly answerable to us.

［5］ For so long as a guardian has guardianship of such land, he shall maintain the houses, parks, fish preserves, ponds, mills, and everything else pertaining to it, from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itself. When the heir comes of age, he shall restore the whole land to him, stocked with plough teams and such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as the season demands and the revenues from the land can reasonably bear.

［6］ Heirs may be given in marriage, but not to someone of lower social standing. Before a marriage takes place, it shall be made known to the heir’s next-of-kin.

［7］ At her husband’s death, a widow may have her marriage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at once and without trouble. She shall pay nothing for her dower, marriage portion, or any inheritance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held jointly on the day of his death. She may remain in her husband’s house for forty days after his death, and within this period her dower shall be assigned to her.

［8］ No widow shall be compelled to marry, so long as she wishes to remain without a husband. But she must give security that she will not marry without royal consent, if she holds her lands of the Crown, o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whatever other lord she may hold them of.

［9］ Neither we nor our officials will seize any land or rent in payment of a debt, so long as the debtor has movable goods sufficient to discharge the debt. A debtor’s sureties shall not be distrained upon so long as the debtor himself can discharge his debt. If, for lack of means, the debtor is unable to discharge his debt, his sureties shall be answerable for it. If they so desire, they may have the debtor’s lands and rents until they have received satisfaction for the debt that they paid for him, unless the debtor can show that he has settled his obligations to them.


*
 ［10］ If anyone who has borrowed a sum of money from Jews dies before the debt has been repaid, his heir shall pay no interest on the debt for so long as he remains under age, irrespective of whom he holds his lands. If such a debt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the Crown, it will take nothing except the principal sum specified in the bond.


*
 ［11］ If a man dies owing money to Jews, his wife may have her dower and pay nothing towards the debt from it. If he leaves children that are under age, their needs may also be provided for on a scale appropriate to the size of his holding of lands. The debt is to be paid out of the residue, reserving the service due to his feudal lords. Debts owed to persons other than Jews are to be dealt with similarly.


*
 ［12］ No ‘scutage’ or ‘aid’ may be levied in our kingdom without its general consent, unless it is for the ransom of our person, to make our eldest son a knight, and （once） to marry our eldest daughter. For these purposes only a reasonable ‘aid’ may be levied. ‘Aids’ from the city of London are to be treated similarly.

+［13］ The city of London shall enjoy all its ancient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We also will and grant that all other cities, boroughs, towns, and ports shall enjoy all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
 ［14］ To obtain the general consent of the realm for the assessment of an ‘aid’— except in the three cases specified above — or a ‘scutage’, we will cause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and greater barons to be summoned individually by letter. To those who hold lands directly of us we will cause a general summons to be issued, through the sheriffs and other officials, to come together on a fixed day （of which at least forty days notice shall be given） and at a fixed place. In all letters of summons, the cause of the summons will be stated. When a summons has been issued, the business appointed for the day shall go forw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ose present, even if not all those who were summoned have appeared.


*
 ［15］ In future we will allow no one to levy an ‘aid’ from his free men, except to ransom his person, to make his eldest son a knight, and （once） to marry his eldest daughter. For these purposes only a reasonable ‘aid’ may be levied.

［16］ No man shall be forced to perform more service for a knight’s ‘fee’, or other free holding of land, than is due from it.

［17］ Ordinary lawsuits shall not follow the royal court around, but shall be held in a fixed place.

［18］ Inquests of novel disseis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 shall be taken only in their proper county court. We ourselves, or in our absence abroad our chief justice, will send two justices to each county four times a year, and these justices, with four knights of the county elected by the county itself, shall hold the assizes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e day and in the place where the court meets.

［19］ If any assizes cannot be taken on the day of the county court, as many knights and freeholders shall afterwards remain behind, of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he court, as will suffi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aving regard to the volume of business to be done.

［20］ For a trivial offence, a free man shall be fined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his offence, and for a serious offence correspondingly, but not so heavily as to deprive him of his livelihood. In the same way, a merchant shall be spared his merchandise, and a husbandman the implements of his husbandry, if they fall upon the mercy of a royal court. None of these fines shall be imposed except by the assessment on oath of reputable men of the neighbourhood.

［21］ Earls and barons shall be fined only by their equals,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gravity of their offence.

［22］ A fine imposed upon the lay property of a clerk in holy orders shall be assessed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value of his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23］ No town or person shall be forced to build bridges over rivers except those with an ancient obligation to do so.

［24］ No sheriff, constable, coroners, or other royal officials are to hold lawsuits that should be held by the royal justices.


*
 ［25］ Every county, hundred, wapentake, and tithing shall remain at its ancient rent, without increase, except the royal demesne manors.

［26］ If at the death of a man who holds a lay ‘fee’ of the Crown, a sheriff or royal official produces royal letters patent of summons for a debt due to the Crown, it shall be lawful for them to seize and list movable goods found in the lay ‘fee’ of the dead man to the value of the debt, as assessed by worthy men. Nothing shall be removed until the whole debt is paid, when the residue shall be given over to the executors to carry out the dead man’s will. If no debt is due to the Crown, all the movable goods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property of the dead man, except the reasonable shares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
 ［27］ If a free man dies intestate, his movable goods are to be distributed by his next-of-kin and friend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hurch. The rights of his debtors are to be preserved.

［28］ No constable or other royal official shall take corn or other movable goods from any man without immediate payment, unless the seller voluntarily offers postponement of this.

［29］ No constable may compel a knight to pay money for castle-guard if the knight is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guard in person, or with reasonable excuse to supply some other fit man to do it. A knight taken or sent on military service shall be excused from castle-guard for the period of this service.

［30］ No sheriff, royal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shall take horses or carts for transport from any free man, without his consent.

［31］ Neither we nor any royal official will take wood for our castle, or for any other purpos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wner.

［32］ We will not keep the lands of people convicted of felony in our hand for longer than a year and a day, after which they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lords of the ‘fees’ concerned.

［33］ All fish-weirs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 Thames, the Medway,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England, except on the sea coast.

［34］ The writ called precipe shall not in future be issued to anyone in respect of any holding of land, if a free man could thereby be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trial in his own lord’s court.

［35］ There shall be standard measures of wine, ale, and corn （the London quarter）, throughout the kingdom. There shall also be a standard width of dyed cloth, russett, and haberject, namely two ells within the selvedges. Weights are to be standardised similarly.

［36］ In future nothing shall be paid or accepted for the issue of a writ of inquisition of life or limbs. It shall be given gratis, and not refused.

［37］ If a man holds land of the Crown by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and also holds land of someone else for knight’s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guardianship of his heir, nor of the land that belongs to the other person’s ‘fee’, by virtue of the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unless the ‘fee-farm’ owes knight’s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the guardianship of a man’s heir, or of land that 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by reason of any small property that he may hold of the Crown for a service of knives, arrows, or the like.

［38］ In future no official shall place a man on trial upon his own unsupported statement, without producing credible witnesses to the truth of it.

+［39］ No free man shall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his standing in any other way, nor will we proceed with force against him, or send others to do so,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40］ 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41］ All merchants may enter or leave England unharmed and without fear, and may stay or travel within it, by land or water, for purposes of trade, free from all illegal ex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ncient and lawful customs. This, however, does not apply in time of war to merchants from a country that is at war with us. Any such merchants found in our country at the outbreak of war shall be detained without injury to their persons or property, until we or our chief justice have discovered how our own merchants are being treated in the country at war with us. If our own merchants are safe they shall be safe too.


*
 ［42］ In future it shall be lawful for any man to leave and return to our kingdom unharmed and without fear, by land or water, preserving his allegiance to us, except in time of war, for some short perio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realm. People that have been imprisoned or outla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land, people from a country that is at war with us, and merchants-who shall be dealt with as stated above-are excepted from this provision.

［43］ If a man holds lands of any ‘escheat’ such as the ‘honour’ of Wallingford, Nottingham, Boulogne, Lancaster, or of other ‘escheats’ in our hand that are baronies, at his death his heir shall give us only the ‘relief’ and service that he would have made to the baron, had the barony been in the baron’s hand. We will hold the ‘eschea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baron held it.

［44］ People who live outside the forest need not in future appear before the royal justices of the forest in answer to general summonses, unless they are actually involved in proceedings or are sureties for someone who has been seized for a forest offence.


*
 ［45］ We will appoint as justices, constables, sheriffs, or other officials, only men that know the law of the realm and are minded to keep it well.

［46］ All barons who have founded abbeys, and have charters of English kings or ancient tenure as evidence of this, may have guardianship of them when there is no abbot, as is their due.

［47］ All forest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in our reign shall at once be disafforested. River-banks that have been enclosed in our reign shall be treated similarly.


*
 ［48］ All evil customs relating to forests and warrens, foresters, warreners, sheriffs and their servants, or river-banks and their wardens, are at once to be investigated in every county by twelve sworn knights of the county, and within forty days of their enquiry the evil customs are to be abolished completely and irrevocably. But we, or our chief justice if we are not in England, are first to be informed.


*
 ［49］ We will at once return all hostages and charters delivered up to us by Englishmen as security for peace or for loyal service.


*
 ［50］ We will remove completely from their offices the kinsmen of Gerard de Athe, and in future they shall hold no offices in England. The people in question are Engelard de Cigogn, Peter, Guy, and Andrew de Chanceaux, Guy de Cigogn, Geoffrey de Martigny and his brothers, Philip Marc and his brothers, with Geoffrey his nephew, and all their followers.


*
 ［51］ As soon as peace is restored, we will remove from the kingdom all the foreign knights, bowmen, their attendants, and the mercenaries that have come to it, to its harm, with horses and arms.


*
 ［52］ To any man whom we have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lands, castles, liberties, or rights,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we will at once restore these. In cases of dispute the matter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 judge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referred to below in the clause for securing the peace. In cases, however, where a man was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something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by our father King Henry or our brother King Richard, and it remains in our hands or is held by others under our warranty, we shall have respite for the period commonly allowed to Crusaders, unless a lawsuit had been begun, or an enquiry had been made at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as a Crusader.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render justice in full.


*
 ［53］ We shall have similar respite in rendering justice in connexion with forests that are to be disafforested, or to remain forests, when these were first afforested by our father Henry or our brother Richard; with the guardianship of lands in another person’s ‘fee’, when we have hitherto had this by virtue of a ‘fee’ held of us for knight’s service by a third party; and with abbeys founded in another person’s ‘fee’, in which the lord of the ‘fee’ claims to own a right.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do full justice to complaints about these matters.

［54］ No one shall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on the appeal of a woman for the death of any person except her husband.


*
 ［55］ All fine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us unjustly and against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all fines that we have exacted unjustly, shall be entirely remitted or the matter decided by a majority judge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referred to below in the clause for securing the peace together with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f he can be present, and such others as he wishes to bring with him. If the archbishop cannot be present, proceedings shall continue without him, provided that if any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has been involved in a similar suit himself, his judgement shall be set aside, and someone else chosen and sworn in his plac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single occasion, by the rest of the twenty-five.

［56］ If we have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any Welshmen of lands, liberties, or anything else in England or in Wales,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their equals, these are at once to be returned to them. A dispute on this point shall be determined in the Marches by the judgement of equals. English law shall apply to holdings of land in England, Welsh law to those in Wales, and the law of the Marches to those in the Marches. The Welsh shall treat us and ours in the same way.


*
 ［57］ In cases where a Welshman was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anything,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by our father King Henry or our brother King Richard, and it remains in our hands or is held by others under our warranty, we shall have respite for the period commonly allowed to Crusaders, unless a lawsuit had been begun, or an enquiry had been made at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as a Crusader. But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do full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Wales and the said regions.


*
 ［58］ We will at once return the son of Llywelyn, all Welsh hostages, and the charters delivered to us as security for the peace.


*
 ［59］ With regard to the return of the sisters and hostages of Alexander, king of Scotland, his liberties and his rights, we will treat him in the same way as our other barons of England, unless it appears from the charters that we hold from his father William, formerly king of Scotland, that he should be treated otherwise. This matter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in our court.

［60］ All these customs and liberties that we have granted shall be observed in our kingdom in so far as concerns our own relations with our subjects. Let all men of our kingdom, whether clergy or laymen, observe them similarly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ir own men.


*
 ［61］ SINCE WE HAVE GRANTED ALL THESE THINGS for God, for the better ordering of our kingdom, and to allay the discord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and since we desire that they shall be enjoyed in their entirety, with lasting strength, for ever, we give and grant to the barons the following security:

The barons shall elect twenty-five of their number to keep, and cause to be observed with all their might, the peace and liberties granted and confirmed to them by this charter.

If we, our chief justice, our officials, or any of our servants offend in any respect against any man, or transgress any of the articles of the peace or of this security, and the offence is made known to four of the said twenty-five barons, they shall come to us-or in our absence from the kingdom to the chief justice-to declare it and claim immediate redress. If we, or in our absence abroad the chief justice, make no redress within forty days, reckoning from the day on which the offence was declared to us or to him, the four barons shall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res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who may distrain upon and assail us in every way possibl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community of the land, by seizing our castles, lands, possessions, or anything else saving only our own person and those of the queen and our children, until they have secured such redress as they have determined upon. Having secured the redress, they may then resume their normal obedience to us.

Any man who so desires may take an oath to obey the commands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ends, and to join with them in assailing us to the utmost of his power. We give public and free permission to take this oath to any man who so desires, and at no time will we prohibit any man from taking it. Indeed, we will compel any of our subjects who are unwilling to take it to swear it at our command.

If one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dies or leaves the country, or is prevented in any other way from discharging his duties, the rest of them shall choose another baron in his place, at their discretion, who shall be duly sworn in as they were.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among the twenty-five barons on any matter referred to them for decision, the verdict of the majority present shall have the same validity as a unanimous verdict of the whole twenty-five, whether these were all present or some of those summoned wer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appear.

The twenty-five barons shall swear to obey all the above articles faithfully, and shall cause them to be obeyed by others to the best of their power.

We will not seek to procure from anyone, either by our own efforts or those of a third party, anything by which any part of these concessions or liberties might be revoked or diminished. Should such a thing be procured, it shall be null and void and we will at no time make use of it, either ourselves or through a third party.


*
 ［62］ We have remitted and pardoned fully to all men any ill-will, hurt, or grudges that have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subjects, whether clergy or laym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pute. We have in addition remitted fully, and for our own part have also pardoned, to all clergy and laymen any offences committed as a result of the said dispute between Easter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In addition we have caused letters patent to be made for the barons, bearing witness to this security and to the concessions set out above, over the seals of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the other bishops named above, and Master Pandulf.


*
 ［63］ IT IS ACCORDINGLY OUR WISH AND COMMAND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that men in our kingdom shall have and keep all these liberties, rights, and concessions, well and peaceably in their fulness and entirety for them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in all things and all places for ever.

Both we and the barons have sworn that all this shall be observed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deceit. Witness the abovementioned people and many others.

Given by our hand in the meadow that is called Runnymede, between Windsor and Staines,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June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Magna C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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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 Johannes Dei gratia rex Anglie, dominus Hibernie, dux Normannie, Aquitannie, et comes Andegavie, archiepiscopis, episcopis, abbatibus, comitibus, baronibus, justiciariis, forestariis, vicecomitibus, preposicis, ministris et omnibus ballivis et fidelibus suis salutem.

Sciatis nos intuitu Dei et pro salute anime nostre et omnium antecessorum et heredum nostrorum ad honorem Dei et exaltationem sancte ecclesie et emendacionem regni nostri per consilium venerabilium patrum nostrorum, Stephani Cantuariensis archiepiscopi tocius Anglie primatis et sancte Romane ecclesie cardinalis, Henrici Dublinensis archiepiscopi, Willelmi Londoniensis, Petri Wintoniensis, Joscelini Bathoniensis et Glastoniensis, Hugoni Lincolniensis, Walteri Wygornensis, Willelmi Coventrensis, et Benedicti Roffensis episcoporum; magistri Pandulfi, domini pape subdiaconi et familiaris, fratris Aymerici magistri militie Templi in Anglia; et nobilium virorum Willelmi Mariscalli comitis Penbrocie, Willelmi, comitis Saresberie, Willelmi comitis Warennie, Willelmi comitis Arundellie, Alani de Galeweya constabularii Scocie, Warini filii Geroldi, Petri filii Hereberti, Huberti de Burgo senescalli Pictavie, Hugonis de Nevilla, Mathei filii Hereberti, Thome Basset, Alani Basset, Philippo de Albiniaco, Roberti de Roppeli, Johannis Mariscalli, Johannis filii Hugonis et aliorum fidelium nostrorum:

［1］ In primis concessisse Deo et hac presenti carta nostra confirmasse pro nobis et heredibus nostris in perpetuum quod Anglicana ecclesia libera sit et habeat iura sua integra et libertates suas illesas et ita volumus observari; quod apparet ex eo quod lib［er］tatem electionum que maxima et magis necessaria reputatur ecclesie Anglicanie mera et spontanea voluntate ante discordiam inter nos et barones nostros motam concessimus et carta nostra confirmavimus et eam obtinuimus a Domino papa Innocentio tercio confirmari quam et nos observabimus et ab heredibus nostris in perpetuum bona fide volumus observari. Concessimus eciam omnibus liberis hominibus regni nostri pro nobis et heredibus nostris in perpetuum omnes libertates subscriptas, habendas et tenendas eis et heredibus suis de nobis et heredibus nostris.

［2］ Si quis comitum vel baronum nostrorum sive aliorum tenencium de nobis in capite per servicium militare mortuus fuerit et cum decesserit heres suus plene etatis fuerit et relevium debeat habeat hereditatem suam per antiquum relevium; scilicet heres vel heredes comitis de baronia comitis integra per centum libras; heres vel heredes baronis de baronia integra per centum libras; heres vel heredes militis de feodo militis integro per centum solidos ad plus; et qui minus debuerit minus det secundum antiquam consuetudinem feodorum.

［3］ Si autem heres alicuius talium fuerit infra etatem et fuerit in custodia, cum ad ecatem pervenerit, habeat hereditatem suam sine relevio et sine fine.

［4］ Custos terre huiusmodi heredis qui infra etatem fuerit non capiat de terra heredis nisi racionabiles exicus et racionabiles consuetudines et racionabilia servicia, et hoc sine destructione et vasto hominum vel rerum; Et si nos commiserimus custodiam alicuius talis terre vicecomiti vel alicui alii qui de exitibus illius nobis respondere debeat, et ille destructionem de custodia fecerit vel vastum nos ab illo capiemus emendam et terra committatur duobus legalibus et discretis hominibus de feodo illo, qui de exitibus respondeant nobis vel ei cui eos assignaverimus. Et si dederimus vel vendiderimus alicui custodiam alicuius talis terre et ille destructionem inde fecerit vel vastum, amittat ipsam custodiam et tradatur duobus legalibus et discretis hominibus de feodo illo qui similiter nobis respondeant sicut predictum est.

［5］ Custos autem quamdiu custodiam terre habuerit, sustentet domos, parcos, vivaria, stagna, molendina, et cetera at terram illam pertinentia, de exitibus terre eiusdem et reddat heredi cum ad plenam etatem pervenerit, terram suam totam instauratam de carrucis et waynagiis secumdum quod tempus waynagii exiget et exicus terre racionabiliter poterunt sustinere.

［6］ Heredes maritentur absque disparagacione, ita tamen quod, antequam contrahatur matrimonium ostendatur propinquis de consanguinitate ipsius heredis.

［7］ Vidua post mortem mariti sui statim et sine difficultate habeat maritagium et hereditatem suam nec aliquid det pro dote sua vel pro maritagio suo, vel hereditate sua quam hereditatem maritus suus et ipsa tenuerint die obitus ipsius mariti, Et maneat in domo mariti sui per quadraginta dies post mortem ipsius, infra quos assignetur ei dos sua.

［8］ Nulla vidua distringatur ad se maritandum dum voluerit vivere sine marito. Ita tamen quod securitatem faciat quod se non maritabit sine assensu nostro si de nobis tenuerit vel sine assensu domini sui de quo tenuerit si de alio tenuerit.

［9］ Nec nos nec ballivi nostri seisiemus terram aliquam nec redditum pro debito aliquo quamdiu catalla debitoris sufficiunt ad debitum reddendum; nec plegii ipsius debitoris distringantur quamdiu ipse capitalis debitor sufficit ad solucionem debiti. Et si capitalis debitor defecerit in solucione debiti non habens unde solvat, plegii respondeant de debito et si voluerint, habeant terras et redditus debitoris donec sit eis satisfactum de debito quod ante pro eo solverint nisi capitalis debitor monstraverit se esse quietum inde versus eosdem plegios.

［10］ Si quis mutuo ceperit aliquid a iudeis plus vel minus et moriatur antequam debitum illud solvatur, debitum non usuret quamdiu heres fuerit infra etatem de quocumque teneat et si debitum illud inciderit in manus nostras nos non capiemus nisi catallum contentum in carta.

［11］ Et si quis moriatur, et debitum debeat iudeis, uxor eius habeat dotem suam et nichil reddat de debito illo et si liberi ipsius defuncti qui fuerint infra etatem remanserint provideantur eis necessaria secundum tenementum quod fuerit defuncti, et de residuo solvatur debitum salvo servicio dominorum; simili modo fiat de debitis que debentur aliis quam iudeis.

［12］ Nullum scutagium vel auxilium ponatur in regno nostro nisi per commune consilium regni nostri, nisi ad corpus nostrum redimendum et primogenitum filium nostrum militem faciendum, et ad filiam nostram primogenitam semel maritandam, et ad hec non fiat nisi racionabile auxilium. Simili modo fiat de auxiliis de Civitate Londoniarum.

［13］ Et civitas Londoniarum habeat omnes antiquas libertates et liberas consuetudines suas, tam per terras quam per aquas. Preterea volumus et concedimus quod omnes alie civitates et burgi et villae et portus habeant omnes libertates et liberas consuetudines suas.

［14］ Et ad habendum commune consilium regni de auxilio assidendo aliter quam in tribus casibus predictis, vel de scutagio assidendo summoneri faciemus: Archiepiscopos, Episcopos, Abbates, Comites et maiores Barones sigillatim per litteras nostras et preterea faciemus summoneri in generali per vicecomites et ballivos nostros omnes illos qui de nobis tenent in capite; ad certum diem scilicet ad terminum quadraginta dierum ad minus et ad certum locum et in omnibus litteris illius summonicionis causam summonicionis exprimemus et sic facta summonicione negotium ad diem assignatum procedat secundum consilium illorum qui presences fuerint quamvis non omnes summoniti venerint.

［15］ Nos non concedemus decetero alicui quod capiat auxilium de liberis hominibus suis nisi ad corpus suum redimendum et ad faciendum primogenitum filium suum militem, et ad primogenitam filiam suam semel maritandam, et ad hec non fiat nisi racionabile auxilium.

［16］ Nullus distringatur ad faciendum maius servicium de feodo militis nec de alio libero tenemento, quam inde debetur.

［17］ Communia placita non sequantur curiam nostram set teneantur in aliquo loco certo.

［18］ Recogniciones de nova disseisina de morte ancestoris et de ultima presentacione non capiantur nisi in suis comitatibus et hoc modo. Nos vel si extra Regnum fuerimus capitalis Iusticiarius noster mittemus duos Iusticiarios per unumquemque comitatum per quatuor vices in anno qui cum quatuor militibus cuiuslibet comitatus electis per comitatum, capiant in comitatu et in die et loco comitatus assisas praedictas.

［19］ et si in die comitatus assise praedicte capi non possint, tot milites et libere tenentes remaneant de illis qui interfuerint comitatui die illo per quos possint iudicia sufficienter fieri, secundum quod negocium fuerit maius vel minus.

［20］ Liber homo non amercietur pro parvo delicto nisi secundum modum delicti; et pro magno delicto amercietur secundum magnitudinem delicti salvo contenemento suo; et mercator eodem modo salva mercandisa sua; et villanus eodem modo amercietur salvo waynagio suo si inciderint in misericordiam nostram; et nulla predictarum misericordiarum ponatur nisi per sacramentum proborum hominum de visneto.

［21］ Comites et Barones non amercientur nisi per pares suos et non nisi secundum modum delicti.

［22］ Nullus clericus amercietur de laico tenemento suo, nisi secundum modum aliorum predictorum, et non secundum quantitatem beneficii sui ecclesiastici.

［23］ Nec villa nec homo distringatur facere pontes ad riparias, nisi qui ab antiquo et de iure facere debent.

［24］ Nullus vicecomes, constabularius, coronatores, vel alii ballivi nostri, teneant placita corone nostre.

［25］ Omnes comitatus, hundredi, wapentakorum, et trethingi, sint ad antiquas firmas absque ullo incremento exceptis dominicis maneriis nostris.

［26］ Si aliquis tenens de nobis laicum feodum moriatur et vicecomes vel ballivus noster ostendat litteras nostras patentes de summonicione nostra de debito quod defunctus nobis debuit, liceat vicecomiti vel ballivo nostro attachiare et inbreviare catalla defuncti inventa in laico feodo ad valenciam illius debiti per visum legalium hominum. Ita tamen quod nichil inde amoveatur donec persolvatur nobis debitum quod clarum fuerit et residuum relinquatur executoribus ad faciendum testamentum defuncti. Et si nihil nobis debeatur ab ipso, omnia catalla cedant defuncto salvis uxori ipsius et pueris racionabilibus parcibus suis.

［27］ Si aliquis liber homo intestatus decesserit, catalla sua per manus propinquorum parentum et amicorum suorum per visum ecclesie distribuantur salvis unicuique debitis que defunctus ei debebat.

［28］ Nullus constabularius vel alius ballivus noster capiat blada vel alia catalla alicuius nisi statim inde reddat denarios aut respectum inde habere possit de voluntate venditoris.

［29］ Nullus constabularius distringat aliquem militem ad dandum denarios pro custodia castri si facere voluerit custodiam illam in propria persona sua vel per alium probum hominem, si ipse eam facere non possit propter racionabilem causam et si nos duxerimus vel miserimus eum in exercitum, erit quietus de custodia, secundum quantitatem temporis quo per nos fuerit in exercitu.

［30］ Nullus vicecomes vel ballivus noster vel aliquis alius capiat equos vel caretas alicuius liberi hominis pro cariagio faciendo nisi de voluntate ipsius liberi hominis.

［31］ Nec nos nec ballivi nostri capiemus alienum boscum ad castra vel alia agenda nostra nisi per voluntatem ipsius cuius boscus ille fuerit.

［32］ Nos non tenebimus terras illorum qui convicti fuerint de felonia nisi per unum annum et unum diem, et tunc reddantur terre dominis feodorum.

［33］ Omnes kidelli de cetero deponantur penitus de Thamisia et de Medewaye et per totam Angliam nisi per costeram maris.

［34］ Breve quod vocatur Precipe de cetero non fiat alicui de aliquo tenemento unde liber homo amittere possit curiam suam.

［35］ Una mensura vini sit per totum regnum nostrum et una mensura cervisie et una mensura bladi scilicet quarterium Londoniense, et una latitudo pannorum tinctorum et russetorum et halbergettorum, scilicet due ulne infra listas. De ponderibus autem sit ut de mensuris.

［36］ Nichil detur vel capiatur de cetero pro brevi Inquisicionis de vita vel menbris set gratis concedatur et non negetur.

［37］ Si aliquis teneat de nobis per feodifirmam vel per sokagium vel per burgagium et de alio terram teneat per servitium militare, nos non habebimus custodiam heredis nec terre sue que est de feodo alterius, occasione illius feodifirme vel sokagii vel burgagii; nec habebimus custodiam illius feodifirme vel sokagii vel burgagii nisi ipsa feodifirma debeat servicium militare. Nos non habebimus custodiam heredis vel terre alicuius quam tenet de alio per servicium militare occasione alicuius parve sergenterie quam tenet de nobis per servicium reddendi nobis cultellos vel sagittas vel huiusmodi.

［38］ Nullus ballivus ponat de cetero aliquem ad legem simplici loquela sua sine testibus fidelibus ad hoc inductis.

［39］ Nullus liber homo capiatur vel imprisonetur aut disseisiatur aut utlagetur aut exuletur aut aliquo modo destruatur, nec super eum ibimus nec super eum mittemus nisi per legale iudicium parium suorum vel per legem terre.

［40］ Nulli vendemus, nulli negabimus aut differemus rectum aut iusticiam.

［41］ Omnes mercatores habeant salvum et securum exire de Anglia, et venire in Angliam et morari et ire per Angliam, tam per terram quam per aquam ad emendum et vendendum sine omnibus malis toltis per antiquas et rectas consuetudines preterquam in tempore gwerre, et si sint de terra contra nos gwerrina; et si tales inveniantur in terra nostra in principio gwerre attachientur sine dampno corporum et rerum donec sciatur a nobis vel capitali iusticiario nostro quomodo mercatores terre nostre tractentur, qui tunc invenientur in terra contra nos gwerrina; Et si nostri salvi sint ibi alii salvi sint in terra nostra.

［42］ Liceat unicuique de cetero exire de Regno nostro et redire salvo et secure, per terram et per aquam salva fide nostra nisi tempore gwerre per aliquod breve tempus propter communem utilitatem Regni, exceptis imprisonatis et utlagatis secundum legem Regni et gente de terra contra nos gwerrina, et mercatoribus de quibus fiat sicut praedictum est.

［43］ Si quis tenuerit de aliqua eskaeta sicut de Honore Walingefordie, Notingeham, Bolonie, Lancastrie, vel de aliis eskaetis que sunt in manu nostra et sunt baronie et obierit heres eius non det aliud relevium nec faciat nobis aliud servicium quam faceret baroni si baronia illa esset in manu baronis. Et nos eodem modo eam tenebimus quo Baro eam tenuit.

［44］ Homines qui manent extra forestam non veniant de cetero coram Iusticiariis nostris de foresta per communes summonitiones, nisi sint in placito vel plegii alicuius vel aliquorum qui attachiati sint pro foresta.

［45］ Nos non faciemus Justiciarios, constabularios, vicecomites, vel ballivos, nisi de talibus qui sciant legem Regni et eam bene velint observare.

［46］ Omnes barones qui fundaverunt Abbatias, unde habent cartas Regum Anglie, vel antiquam tenuram, habeant earum custodiam cum vacaverint, sicut habere debent.

［47］ Omnes forestae que afforestate sunt tempore nostro, statim deafforestentur. Et ita fiat de ripariis que per nos tempore nostro posite sunt in defenso.

［48］ Omnes male consuetudines de forestis et warennis et de forestariis et warennariis, vicecomitibus, et eorum ministris, ripariis et earum custodibus, statim inquirantur in quolibet comitatu per duodecim milites iuratos de eodem comitatu qui debent eligi per probos homines eiusdem comitatus, et infra quadraginta dies post inquisitionem factam, penitus, ita quod numquam revocentur, deleantur per eosdem, ita quod nos hoc sciamus prius, vel justiciarius noster, si in Anglia non fuerimus.

［49］ Omnes obsides et cartas statim reddemus que liberatae fuerunt nobis ab Anglicis vel in securitatem pacis vel fidelis servitii.

［50］ Nos amovebimus penitus de balliis parentes Gerardi Athyes quod de cetero nullam habeant balliam in Anglia. Engelardum de Cygony, Petrum et Gionem et Andream de Cancellis, Gionem de Cygony, Galfridum de Martinny et fratres eius, Philippum Marcum et fratres eius et Galfridum nepotem eius et totam sequelam eorumdem.

［51］ Et statim post pacis reformacionem amovebimus de regno omnes alienigenas milites balistarios, servientes stipendarios qui venerint cum equis et armis ad nocumentum Regni.

［52］ Si quis fuerit disseisitus vel elongatus per nos sine legali iudicio parium suorum de terris, castellis libertatibus vel jure suo statim ea ei restituemus; et si concencio super hoc orta fuerit, tunc inde fiat per iudicium viginti quinque baronum de quibus fit mencio inferius in securitate pacis. De omnibus autem illis de quibus aliquis disseisitus fuerit vel elongatus sine legali iudicio parium suorum per Henricum Regem patrem nostrum vel per Ricardum Regem fratrem nostrum que in manu nostra habemus, vel que alii tenent que nos oporteat warantizare respectum habebimus usque ad communem terminum crucesignatorum; exceptis illis de quibus placitum motum fuit vel inquisicio facta per preceptum nostrum, ante suscepcionem crucis nostre. Cum autem redierimus de peregrinacione nostra vel si forte remanserimus a peregrinacione nostra statim inde pleman iusticiam exhibebimus.

［53］ Eundem autem respectum habebimus, et eodem modo, de justicia exhibenda de forestis deafforestandis vel remansuris forestis, quas Henricus pater noster vel Ricardus frater noster afforestaverunt, et de custodiis terrarum que sunt de alieno feodo, cuiusmodi custodias hucusque habuimus occasione feodi quod aliquis de nobis tenuit per servicium militare et de Abbaciis que fundate fuerint in feodo alterius quam nostro, in quibus Dominus feodi dixerit se ius habere; et cum redierimus, vel si remanserimus a peregrinacione nostra, super hiis conquerentibus plenam iusticiam statim exhibebimus.

［54］ Nullus capiatur nec imprisonetur propter appellum femine de morte alcerius quam viri sui.

［55］ Omnes fines qui iniuste et contra legem terre facti sunt nobiscum et omnia amerciamenta facta iniuste et contra legem terre, omnino condonentur, vel fiat inde per iudicium viginti quinque baronum de quibus fit mencio inferius in securitate pacis, vel per iudicium maioris partis eorumdem, una cum predicto Stephano Cantuariensi Archiepiscop, si interesse poterit et aliis quos secum ad hoc vocare voluerit: Et si interesse non poterit, nihilominus procedat negotium sine eo, Ita quod, si aliquis vel aliqui de predictis viginti quinque baronibus fuerint in simili querela, amoveantur quantum ad hoc iudicium, et alii loco eorum per residuos de eisdem viginti quinque tantum ad hoc faciendum electi et iurati substituantur.

［56］ Si nos disseisivimus vel elongavimus Walenses de terris vel libertatibus vel rebus aliis, sine legali iudicio parium suorum in Anglia vel in Wallia eis statim reddantur; et si contencio super hoc orta fuerit, tunc inde fiat in Marchia per iudicium parium suorum de tenementis Anglie secundum legem Anglie, de tenementis Wallie secundum legem Wallie, de tenementis Marchie secundum legem Marchiae. Idem facient Walenses nobis et nostris.

［57］ De omnibus autem illis de quibus aliquis Walensium disseisitus fuerit vel elongatus sine legali iudicio parium suorum per Henricum regem patrem nostrum vel Ricardum regem fratrem nostrum, que nos in manu nostra habemus, vel que alii tenent que nos oporteat warantizare, respectum habebimus usque ad communem terminum cruce signatorum, illis exceptis de quibus placitum motum fuit vel inquisicio facta per preceptum nostrum ante suscepcionem crucis nostre: Cum autem redierimus, vel si forte remanserimus a peregrinatione nostra, statim eis inde plenam iusticiam exhibebimus, secundum leges Walensium et partes praedictas.

［58］ Nos reddemus filium Lewelini statim, et omnes obsides de Wallia, et cartas que nobis liberatae fuerunt in securitatem pacis.

［59］ Nos faciemus Alexandro regi Scottorum de sororibus suis, et obsidibus reddendis, et libertatibus suis, et iure suo, secundum formam in qua faciemus aliis baronibus nostris Anglie, nisi aliter esse debeat per cart{as} quas habemus de Willelmo patre ipsius, quondam rege Scottorum; et hoc er{it per} judicium parium suorum in curia nostra.

［60］ Omnes autem istas consuetudines predictas et libertates quas nos concessimus in regno nostro tenendas quantum ad nos pertinet erga nostros, omnes de regno nostro, tam clerici quam laici, observent quantum ad se pertinent erga suos.

［61］ Cum autem pro Deo et ad emendacionem Regni nostri et ad melius sopiendum discordiam inter nos et barones nostros ortam hec omnia predicta concesserimus, volentes ea integra et firma stabilitate in perpetuum gaudere, {fa}cimus et concedimus eis securitatem subscriptam; videlicet quod barones eligant viginti quinque barones de regno quos voluerint, qui debeant pro totis viribus suis observare, tenere, et facere observari, pacem et libertates quas eis concessimus et hac presenti carta nostram confirmavimus, Ita scilicet quod si nos vel Iusticiarius noster vel ballivi nostri vel aliquis de ministris nostris in aliquo erga aliquem deliquerimus vel aliquem articulorum pacis aut securitatis transgressi fuerimus et delictum ostensum fuerit quatuor baronibus de predictis viginti quinque baronibus illi quatuor barones accedant ad nos vel ad Iusticiarium nostrum, si fuerimus extra regnum, proponentes nobis excessum: petent ut excessum illum sine dilacione faciamus emendari. Et si nos excessum non emendaverimus vel si fuerimus extra Regnum Iusticiarius noster non emendaverit infra tempus quadraginta dierum computandum a tempore quo monstratum fuerit nobis vel Iusticiario nostro si extra Regnum fuerimus predicti quatuor barones referant causam illam ad residuos de illi viginti quinque baronibus et illi viginti quinque barones cum communia totius terre distringent et gravabunt nos modis omnibus quibus poterunt, scilicet per capcionem castrorum terrarum possessionum et aliis modis quibus poterunt donec fuerit emendatum secundum arbitrium eorum salva persona nostra, et regine nostre et liberorum nostrorum. Et cum fuerit emendatum intendent nobis sicut prius fecerunt. Et quicumque voluerit de terra iuret quod ad predicta omnia ex［s］equenda parebit mandatis predictorum viginti quinque baronum, et quod gravabit nos pro posse suo cum ipsis et nos publice et libere damus licenciam iurandi cuilibet qui iurare voluerit et nulli umquam iurare prohibebimus. Omnes autem illos de terra qui per se et sponte sua noluerint iurare viginti quinque baronibus de distringendo et gravando nos cum eis, faciemus iurare eosdem de mandato nostro sicut paedictum est. Et si aliquis de viginti quinque baronibus decesserit, vel a terra recesserit, vel aliquo alio modo impeditus fuerit, quo minus ista predicta possent exsequi qui residui fuerint de predictis viginti quinque baronibus eligant alium loco ipsius, pro arbitrio suo, qui simili modo erit iuratus quo et ceteri. In omnibus autem que istis viginti quinque committuntur exsequenda, si forte ipsi viginti quinque presentes fuerint, et inter se super re aliqua discordaverint, vel aliqui ex eis summoniti nolint vel n{e}quant interesse, ratum habeatur et firmum quod maior pars eorum qui presentes fuerint providerit vel preceperit ac si omnes viginti quinque in hoc consensissent; et predicti viginti quinque iurent quod omnia antedicta fideliter observabunt, et pro toto posse suo facient observari. et nos nichil impetrabimus ab aliquo, per nos nec per alium, per quod aliqua istarum concessionum et libertatum revocetur vel minuatur. Et, si aliquid tale impetratum fuerit irricum sit et inane et numquam eo utemur per nos nec per alium.

［62］ Et omnes malas voluntates, indignationes, et rancores, ortos inter nos et homines nostros, clericos et laicos, a tempore discordie plene omnibus remisimus et condonavimus. Preterea omnes trangressiones factas occasione eiusdem discordie, a Pascha anno regni nostri sextodecimo usque ad pacem reformatam plene rem{isim}us omnibus, clericis et laicis, et quantum ad nos pertinet plene condonavimus. Et insuper fecimus eis litteras testimoniales patentes Domini Stephani Cantuariensi archiepiscopi, Domini Henrici Dublinensis Archiepiscopi et episcoporum predictorum, et magistri Pandulfi, super securitate ista {et} concessionibus prefatis.

［63］ Quare volumus et firmiter precipimus quod Anglicana ecclesia libera sit et quod homines in regno nostro habeant et teneant omnes prefatas libertates iura et concessiones, bene et in pace, libere et quiete plene et integre sibi et heredibus suis de nobis et heredibus nostris in omnibus rebus et locis in perpetuum sicut predictum est. Iuratum est autem tam {ex} parte nostra quam ex parte baronum, quod hec omnia supradicta bona fide et sine malo ingenio observabuntur.

［Witnesses
 ］ Testibus supradictis et multis aliis.

［Dating Clause
 ］ Data per manum nostram in prato quod vocatur Ronimedo, inter Windelsoram et Stanes, Quinto decimo die Iunij, Anno Regni nostri Decimo Septimo.



注1
 原文标题为《大宪章》与中国法学传统。作者韩大元，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文章是于2015年9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的“法治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纪念大宪章80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基础上修改而成。会议由牛津大学法学院、英中文化中心（GBCC）、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共同主办。


注2
 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10月20日访问英国，在英国议会发表了演讲，其中谈到“英国是最先开始探索代议制的国家”，实际上肯定了议会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注3
 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各章导论第1页。


注4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清议报》1899年第12—13期。又见于《梁启超论宪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6页。


注5
 《英国宪法》，载于《新民丛报》1902年第11期。


注6
 〔英〕马林译，李玉书述：《英国约翰王时代之民史译略》，载于《万国公报》1903年第175、176、177期。


注7
 参见《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注8
 陈国华本文的一、二、四、五节曾以同一篇名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8日国际版第17版，收入此书时作者对原文做了修改和补充。


注9
 羊皮张（sheepskin parchment）不是羊皮纸（parchment paper），后者是一种仿羊皮的半透明纸。


注10
 作为法律术语，拉丁文libertatum或其英文对应词liberties的意思是“最高权力授予某一臣民的特权或豁免权”。（OED: liberty条下7. Law. a）


注11
 西方国家给文件上盖印或给信件加封不像中国的办法那样，先用印玺在印泥盒里蘸上颜色，然后再给文件盖印或给信件贴上盖有印记的封条，而是用蜂蜡和树脂制成固体的封泥，使用时先将封泥加热液化，滴在文件的盖印处或信件的封口处，然后趁热在上面盖印，封泥冷却后便粘在了文件上或封口处。


注12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把宪解释为“敏也”，但没有文献佐证。


注13
 也译为，柯刻。郑竸毅、彭时：《法律大辞书补编·世界法家人名录》，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9页。


注14
 该译本收入陈云生编著：《宪法学学习参考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8—295页，也没有署名。


注15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周公担心管叔和蔡叔不和睦”。周文王姬昌死后，长子已故，于是次子姬发（即周武王）继位，三子姬鲜（即管叔）、四子姬旦（即周公）和五子姬度（即蔡叔）都是武王的同母胞弟。


注16
 这两个词的其他形式或派生词还有liber、liberas、liberi、liberis、libero、libertatem、libertatibus、libertatum，其中libertatibus的意思是“特许权（franchise）”。


注17
 严复解释说：“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


注18
 〔英〕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页。


注19
 本译文据伦敦大英图书馆（http://www.bl.uk/collection-items/magna-carta-1215）所藏Magna Carta1215年抄本的转写本译出，曾在2015年《英语世界》上分4期连载，这次作为单行本出版之前，译者对译文和注释做了全面修订。翻译和修订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三个英译本，即William S. McKechnie（1914）的Magna Carta: 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大英图书馆网站提供的G. R. C. Davis（1989）的英译本、Xavier Hildegarde（2001）的The Magna Carta of England, 1215（http://www.magnacartaplus.org/magnacarta），和四个中译本，即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1933）译的《英国大宪章》（收入当年8月出版的《各国宪法汇编》）、康树华译的《英国大宪章》（收入［日］木下太郎编、康树华译（1981）《九国宪法选介》）、雷敦龢（2002）译的《英国大宪章今译》（收入《和平丛书》第26期）以及网上无名氏译的《自由大宪章》。


注20
 小标题和每一条的编号均自大英图书馆版本，小标题的文字为拉丁原文所无。


注21
 朕，约翰：原文直接以Johannes（即John）开头，没有表示“朕”的词语。这里增添“朕”字，是为了使《大宪章》的语言符合中文诏书的行文习惯。


注22
 受命于上帝：原文Dei gratia意为“承蒙上帝恩典”，英文对应表达式by the grace of God与中文“奉天承运”相当。


注23
 爱尔兰：原文Hibernie，是凯撒（Julius Caesar，100BC-44BC）对爱尔兰的叫法，在拉丁文里一直沿用到中世纪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世纪时，爱尔兰有多个小国，这些小国的君主为争当爱尔兰高王（the High King of Ireland）长期陷入混战。1171年亨利二世率军入侵爱尔兰，从此爱尔兰沦为英格兰的领地（dominium）。后来亨利二世将这一领地封给了当时唯一无封地的儿子约翰，10岁的约翰于是成为爱尔兰领主。约翰登基后，没有改变其爱尔兰领主的封号。


注24
 领主：原文dominus的英文对应词是lord“主人；君主；领主”。


注25
 诺曼底：Normandy，法国西北部与英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地区。这个地名源自古诺斯语（Old Norse，古日耳曼语系的一个分支）名词normant，意为“北方人”，即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带的维京人。从9世纪中叶开始，以来自挪威和丹麦为主的维京人开始侵入法国西北部沿海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入侵者与当地人通婚，其诺斯语也与当地语言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即诺曼人（Normans），该地区也因此被称为诺曼底。1066年自称对英格兰王位有继承权的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I，1028-1087）率军征服了英格兰，成为英王兼诺曼底公爵。从此诺曼底便与英格兰和法兰西有了长达几百年错综复杂的关系。约翰继承王位时，承袭了诺曼底公爵的封号。


注26
 公爵：原文Dux的英文对应词是Duke“公爵”，公爵治所叫duchy。


注27
 阿基坦：Aquitaine，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中世纪时是一个公爵治所。1152年英王亨利一世的外孙亨利（Henry Plantagenet，1133-1189，即后来的亨利二世）通过迎娶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1137—1152）、阿基坦女公爵艾莉诺（Aliénor/léonore，1122/24-1204），将阿基坦纳入了自己的领地。艾莉诺为亨利二世生下了儿子理查（即后来的英王理查一世）。1171年亨利二世将阿基坦分封给了理查。理查一世死后，约翰不仅承袭了诺曼底公爵的封号，同时还承袭了阿基坦公爵的封号。


注28
 安茹：Anjou，法国历史上西部的一个行省。1128年，英王亨利一世将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下嫁给安茹伯爵之子杰弗瑞（Geoffrey），次年杰弗瑞继承了伯爵的封号。亨利一世死后，杰弗瑞伯爵夫妇经过多年努力，不仅保住了安茹伯爵的封号，还获得诺曼底公爵的封号，后将这些封号传给了儿子亨利，并为之争取到了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1154年亨利登基，成为英王亨利二世暨诺曼底公爵和安茹伯爵。后来亨利二世将安茹伯爵的封号传给了理查，约翰又从理查那里承袭了这一封号。


注29
 伯爵：原文comes的英文对应词是count“伯爵”，是欧洲大陆国家贵族的一个等级，伯爵治所或领地叫county，中文通常译作县
 。


注30
 谨致：原文salutem意为“问候；致敬；敬礼”，是英文salute的本词，通常译作greeting。


注31
 修道院住持：原文abbatibus源自古叙利亚语（Syriac）abbā“父亲”，是英文abbot的本词。


注32
 伯爵：原文是comitibus，英文对应词是earls。earl的本义是“勇士”，诺曼人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前，用来称呼英格兰各大区（如East Anglia、Mercia、Northumbria）的总督；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指与欧洲大陆count对应的英格兰本土贵族。


注33
 男爵：原文baronibus是英文baron的本词，本义为“男子”，后指一种因军功而获得的爵位，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级。


注34
 法官：原文justiciariis是英文justiciar的本词，指国王任命的高等法院的主审法官（OED: justiciar条下），也有justices“法官”（Davis）的意思。


注35
 林官：原文是forestariis，英文是foresters，指古时负责管理林苑的官员。康树华译成“虞人”，这是中国古时执掌山泽苑囿的官职，当代读者一般不知道。


注36
 郡长：原文vicecomitibus的字面意思是“代理伯爵”，英文对应词是sheriffs，sher-源自shire“郡；省”，-riff源自reeve“官；管”，是一个郡的行政长官，即“郡长”（康树华），相当于“县长”（雷敦龢）。


注37
 总管：原文是preposicis“管家”，英文对应词是stewards，历史上指某处王室田产的总管。


注38
 家臣：原文ministries的英文对应词是servants，古时可作为vassal“封臣”的同义词使用，指贵族的家臣。


注39
 乡长：原文ballivis的英文对应词是bailiffs，泛指国王任命的官员，包括郡长、市长、乡长等，特指一乡之长（the chief officer of a hundred，见OED: bailiff条下）。凡其所指与郡长等官职有区别时，译作乡长
 ，否则译作官员
 。


注40
 忠实：原文fidelibus带有宗教意味，相当于faithful“忠实”（Hildegarde）。


注41
 上帝在上：原文Sciatis nos intuitu Dei是特许状正文开头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Know that, having regard to God“面对上帝特此诏告”（McKechnie）或Know that before God“在上帝面前特此诏告”（Davis）。


注42
 拯救：原文是salute，英文对应词是salvation（McKechnie）。


注43
 朕：原文是nostre，英文对应词是our，其各种格变形式都是帝王自称，与中文朕
 的意思和用法相当。


注44
 治理：原文emendacionem是英文emendation“改正”的本词，后者多用于对文本的改正。这里的英文对应词可以是reform“改革”（McKechnie）或better ordering“更好地治理”（Davis）。


注45
 敬重：原文venerabilium是英文venerable的本词，这是人们对资深神职人员的尊称，例如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教会史学家the Venerable Bede。


注46
 首席主教：原文promatis是英文primate的本词，二者意思都是“首席主教”（雷敦龢）。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都是首席主教，但前者是全英格兰（tocius Anglie，即all England）首席主教，后者是英格兰首席主教。


注47
 枢机主教：原文cardinalis是英文cardinal的本词，本义是“起枢机作用的”，中文译成“枢机主教”（雷敦龢）。“红衣主教”是俗称（详见陈国华、程丽霞，2014，说中道西：Cardinals=红衣主教？《英语世界》33（11）：102—104）。


注48
 斯蒂芬：全名是Stephen Langton（1150-1228），曾就学于巴黎大学，毕业后留校教神学，得到教宗英诺森的赏识，1206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1207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约翰王与男爵们的对立中，斯蒂芬比较同情造反派。


注49
 副助祭：原文subdiaconi由前缀sub-“次；副”和diaconi“助祭”构成，diaconi是英文deacon“助祭”的本词。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级别中，diaconi或deacon的地位低于主教和祭司（priest），属于第三级（the third order of the ministry）。


注50
 教宗家室成员：原文是domini pape ［…］ et familaris，domini pape意思是“来自教宗”，pape即pope，本义是“爸爸（papa）”；familaris，原形familia，是英文family“家庭；家室”的本词，“来自教宗及家室”即member of the papal household“教宗家室成员”。


注51
 潘道尔夫：全名是Pandulf Verraccio，生年不详，卒于1226年；1211年被任命为教宗代表（papal legate），赴英与约翰王谈判，结果无功而返；1213年再度赴英，代表教宗接受约翰的臣服；1215年第三次赴英，适逢男爵们与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谈判《大宪章》的条款，为英王出谋划策、斡旋说情，约翰王为了报答他的帮助，将诺里奇主教位置（the see of Norwich）赏给了他。


注52
 圣殿骑士会：原文是militie Templi，英文是Knights of the Temple（McKechnie）或the knighthood of the Temple（Davis）。这是建立于1118年前后的一个军事兼宗教会门，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圣冢（Sepulchre）和前往圣地朝拜的基督徒，因占领了位于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所在地的一座建筑而得名。


注53
 教兄：原文是fratris，英文对应词是Brother，基督教会内部男性成员彼此的敬称。


注54
 以及尊贵的：原文是et nobilium virorum，et的意思是“和；以及”，nobilium virorum的意思是“尊贵男子”，表示由此接下来列举的人是有地位的世俗人士，与前面提到的神职人员不同。


注55
 彭布儒克伯爵：名威廉（William），1146或1147年生于军人世家，家族世袭兵马元帅（Marshal）职，其父亲具有兵马元帅长（a chief or master Marshalcy）的崇高地位。威廉曾作为骑士为亨利二世及其继承人理查一世效力，战功卓著；1189年，在理查王的安排下，娶彭布儒克伯爵之女为妻，次年获彭布儒克伯爵封号，是约翰王时期少数保王派贵族之一。1216年约翰王死后，年仅9岁的王子亨利登基，成为亨利三世，威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和摄政王，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之一。1217年他主持修订并重新颁布了《大宪章》，卒于1219年。


注56
 兵马元帅：原文Mariscalli“马夫”是英文Marshal的本词，中世纪时期是君主任命的军队统帅。由于这一官职最初与马有关，因此这里译作“兵马元帅”。威廉当时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兵马元帅之上，人们称之为William the Marshal，简称the Marshal。


注57
 骑将：原文constabularius是英文constable的本词，stable的意思是“马厩”，constable本义是“马厩长”，后来的意思相当于中国古时的骑将。


注58
 普瓦图：Poitou，法国中西部的一个省。


注59
 大总管：原文是senescalli，英文转写成seneschal，sene-的意思是“老”，scalli的意思是“管家”。


注60
 承诺：原文concessisse既有“让步（concede）”的意思，又有“同意（grant）”的意思。由于此处表达的是言者自己的意愿和将来的行为，故译成“承诺”。


注61
 自主：原文libera派生自līberī“子女”，本义是“（与家长）有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不同于受束缚或奴役的外来奴隶。因为不受束缚，所以可以自由行动；因为不受奴役，所以可以自主行事。此处libera的主语是教会，涉及的是教会与英王的关系，教会要求做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事物，因此这里将libera译成“自主”，将其复数libertates译成“自主权”。英译本的free源自古高地日耳曼语frî，本义是“爱（love）”，与friend“朋友”同源；作为形容词，其最基本的意思是“亲的；爱的（dear）”，与libera同义，也用来指称有血亲关系的人，而不是受到束缚和奴役的外来奴隶。


注62
 完整无缺：原文integra“完整无缺”与英文entire“整体；全部”（McKechnie）同源。


注63
 不受侵犯：原文suas illesas意思是inviolate“不受侵犯”（McKechnie）。


注64
 这一意愿：原文ita volumus observari“这一点朕愿意遵守”在形式上是个语句。


注65
 有以下事实证明：原文quod apparet ex eo quod的第一个quod相当于英文which，指代前面做出的承诺，apparet ex eo quod…意为is apparent from the fact that“从…的事实来看是明显的”（Hildegarde）。


注66
 争端：原文discordiam是英文discord“不合”的本词，英文对应词也可以是quarrel“争吵”（McKechnie）或dispute“争议”（Davis）。


注67
 心甘情愿：原文mera et spontanea voluntate的mera意思是“纯粹”，spontanea是英文spontaneous“自发的”的本词，voluntate是voluntary“自愿”的本词。


注68
 自主选举权：原文libertatem electionum的libertatem不仅是简单的“自由”，即选举者想怎么选就怎么选，而是“自主权”，即英格兰教会自主推举自己领袖的权利；electionum是英文election的本词。


注69
 自由人：指享有人身权利和行动自由的人。当时全国人口中自由人仅占10%左右。


注70
 自主权：原文是libertates。约翰王允许享有这些libertates的人都是自由人，既然这些早已享有自由了，他们现在获得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自主权。


注71
 从朕处直接获得王室封地：原文是tenencium de nobis in capite，直译成英文是holding of us in chief（McKechnie），意思不清楚。Tenencium意为“持有（holding）”，de nobis意为“从朕这里（from us）”，capite本义是“首；头（chief）”，转指“王冠；王室（crown）”，in capite是tenure in capite的简称，又称capite-lands，指直接从王室获得的封地。


注72
 续租费：原文relevium是英文relief的本词，这里指“封建佃户的继承人在继承田庄时向领主缴纳的一笔费用，其数额和类型根据承租人的级别和所租田庄的大小而定”（OED: relief2
 条下1.a）。约翰王将这种费用增加了许多倍，引发男爵们的普遍不满。


注73
 原来的: 原文是antiquam，英文对应词是ancient“古老的”或old“旧有的；原有的”。


注74
 治所：原文是comitis，英文对应词本应是domain，约定俗成的译名是barony（McKechnie；Davis；Hildegarde）。


注75
 这句话Davis漏译了。


注76
 骑士：原文militis与英文military同源，本义指“（国王的）武士”。英文对应词knight本义是“男孩；男性侍从或扈从”，中世纪时特指“（国王的）扈从”，由于这种扈从通常骑马，所以中文译作“骑士”
 。


注77
 先令：原文solidos，罗马帝国一种金币的名称，英文对应词是shilling，过去英格兰币制的一个单位，等于一英镑的二十分之一或12便士（pence），1971年废除。


注78
 骑士封地：原文是feodo militis，feodo是英文feudal“封建”的本词，是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fiefdom）的核心词，指君主封给宗室成员或功臣作为食邑并可世袭的土地（fief），食邑者有义务向君主称臣纳贡并每年服一定期限的劳役（service）。服军役的骑士获得的封地即骑士封地。


注79
 原先的：前面提到的100镑和100先令都是亨利二世时的，也就是原先的，缴费标准。


注80
 封地：原文feodorum的英文对应词可以是manor“田庄”，也可以是fee“食邑；采邑”或fiefs“封地”。


注81
 常例：原文consuetudinem的英文对应词可以是practice“惯常做法；惯例”，也可以是custom“习惯；风俗；常例”。


注82
 监护：原文custodia是英文custody“监管”的本词，英文可译成wardship“监护”（McKechnie）或guardianship“监护”（Hildegarde）。


注83
 替补费：原文relevio是英文relief“替补”的本词，指子承父业所被迫向领主或国王额外缴纳的一笔费用。此前领主早已被禁止向佃户收取这笔费用，现在国王也被迫同意不再向封臣收取这笔费用。参见McKechnie：204-5页。


注84
 契约变更费：原文fine是英文fine“罚款”的本词，但这里的意思不是“罚款”，而是封臣（vassal）或佃户因要对契约进行变更而须付给领主或地主的一笔费用（OED: fine1
 条下III.7.a）。


注85
 产品：原文exicus的英文对应词是produce“产品”（McKechnie），这里也可以解读为revenues“岁入”（Davis）。


注86
 常例钱：原文consuetudines，是英文customs“关税”的本词，此处指customary dues“按常规上缴的费用”（Davis）。


注87
 劳役：原文servicia是英文service的本词。Davis的译文里在services前增加了feudal“封建”一词。


注88
 损毁：原文destructione et vasto的英文对应表达式是destruction or waste的本词，vasto或waste这里的意思不是“消耗”、“浪费”或“耗费”，而是“承租人未经许可对所租田庄财产造成的损坏”（OED: waste, n.条下7）。


注89
 赋税：原文是exitibus，英文对应词是revenue“国家的岁入；赋税”（Davis）。


注90
 合法：原文legalibus是英文legal的本词，意为“合法的（legitimate或lawful）”。


注91
 鱼塘：原文vivaria是英文vivarium“鱼池”的本词，指用来存放活鱼以备享用的池子，又名fish preserves“鱼池”（Davis），与fish pond“鱼塘”（McKechnie）的意思接近。


注92
 壕沟：原文stagna的英文对应词是stank（McKechnie），这个词可以指pond“池塘”，也可以指moat“壕沟”（OED：stank条下1）。


注93
 农活：原文waynagii的具体意思不很清楚。这句话里这个词出现了两次，意思各有所不同。此处可解读为husbandry“农活”（McKechnie）。


注94
 承受：原文sustinere是英文sustain“维持；承受”的本词，这里可以解读成bear“负担”（McKechnie）或support“支撑”（Hildegarde）。


注95
 农具与牲畜：原文waynagii在此处可以解读为implements of husbandry“农具”（Davis），但这个词带有定语“土地收成可合理负担”，农业生产中需要负担的生产元素除了生产者之外就是牲畜，因此这里的译文补加了“牲畜”二字。


注96
 下娶：原文disparagacione是英文disparagement的本词，前缀dis-意为“不”，paraga意为“同等；同级”，cione是名词后缀，指“与地位低的人结婚（Marriage to one of inferior rank）”（OED: disparagement条下1）。


注97
 阻挠: 原文difficultate是英文difficulty“困难”的本词。


注98
 陪嫁：原文是maritagium，英文对应表达式是marriage portion，意思是“新娘结婚时获得的陪嫁”（OED: marriage条下8）。


注99
 寡妇财产：原文dote与maritagium同义，指女人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丈夫仅对该财产的利息或年收入享有支配权。英文对应词dower有两个意思，一是“寡妇财产”，即法律允许寡妇在丈夫死后所终生享有的财产；二是“陪嫁”（OED: dower, n.2
 条下）。


注100
 原文这里显然遗漏了“寡妇如果改嫁”这一条件。


注101
 不论数额大小：原文是plus vel minus“不论多少”，Davis没有译出来。


注102
 不变：原文salvo的意思是“不受影响”。


注103
 广泛协商：原文commune consilium直译成英文是common counsel“广泛协商”（McKechnie），此处可以解读为 general consent“普遍认可”（Davis）。


注104
 代役金：原文是scutagium，英文对应词是scutage，这个词派生自scūtum“盾”。在封建时代，骑士为报答君主封给他的采邑，一般每年须服40天军役。他如果不想服军役，可以缴纳称为scutage“盾金”的代役金。实际上，约翰王滥用这一制度，不论骑士们是否服军役，他都强征代役金。


注105
 捐助：原文是auxilium，英文是aid，指古代英国君主以要做某件事为由向诸侯征收的捐款。


注106
 免费通关权：原文是liberas consuetudines，英文对应表达式是free customs。中世纪时，国王和领主（往往以国王的名义）惯于在一些要道关口设立关卡，向过往商人征收通关费（duty或toll），free customs指自由/免费通过这些关卡（的权利）。后来这种customs duty“惯常的通关费”只能在国境上的关卡征收，于是customs便有了“海关”的意思，而customs duty的意思也就成了“关税”。


注107
 骑士封地：原文是feodo militis，英文对应表达式是a knight’s fee，指“因服军役而获得的封地”。


注108
 自有地：原文是libero tenement，libero意为“自主”，tenement由词干tenēre“持有”和名词后缀mentum构成，合起来意为“自主持有之土地”，英文对应表达式是free tenement（McKechnie）或free holding（Davis）。封建时代的英国也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所有臣民个人所持土地都是国王直接或间接封给他们或租给他们的，土地或田庄的租赁就是tenement，对tenement的持有称为tenure。对田产（an estate in land）的自有称为free holding或freehold。


注109
 新近土地剥夺案：原文是nova disseisina，转写成英文是novel disseisin，nova意为“新近（recent）”，disseisina意为“被剥夺（dispossession）”，特指某人被剥夺土地，属于英格兰古代法（Old Law）的术语。


注110
 先人遗产继承案：原文是morte ancestoris，转写成英文是mort d'ancestor，morte意为“死亡”，ancestoris是英文ancestor的本词，该表达式的字面意思是“先人之死亡”，特指一位合法继承人在其先人死后指控另一人非法取得其继承权的案件。该表达式也是英格兰古代法的术语。


注111
 教堂职位捐赠案：原文ultima presentacione的ultima是英文ultimate的本词，意为“最后一次；上一次”，presentacione是英文presentation的本词，意为“捐赠”，英文对应表达式是darrein presentiment，字面意思是“最近一次捐赠”。当时有钱人有权以向某一教堂捐一处田产的方式为自己的次子或生活有困难的亲戚在教堂安排一个职位（clerk）。该职位因职员死亡或其他原因出现空缺时，有可能出现不止一人要安排自己人来补缺的情况，解决此类争端的法律途径是，由一个裁决团裁定最近一次捐赠人是谁，捐赠权就归谁。参见McKechnie：276-277页。


注112
 审理：原文recogniciones是英文recognition的本词，意为“（对事实的）认定”，英文对应词是inquests“审理”。


注113
 郡：原文是comitatibus，英文对应词是counties“县”。欧洲大陆的县相当于英格兰的郡（shire），所以这里译成“郡”。


注114
 推举：原文electis是英文elect“选举”的本词，但当时electis的意思比较宽泛，与select“选择”的意思更接近，这里译成意思同样比较含糊的推举
 。


注115
 裁决：这里的原文是assisas，转写成英文是assizes，本义是“就座（审议或评判）”，特指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郡的法庭为实施民法与刑法而定期举行的庭审。在庭审中，被告是否有过失或有罪，取决于一个由宣过誓的评判人（assessors）或誓言人（jurymen）组成的评判团评判起诉是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这种评判团通常由12个人组成，称为大评判团
 （Grand Assize）。这种庭审办法自亨利二世朝开始实施，主要用来审议第18款里提到的那三种案件。之前处理此类争端的办法是对决（trial by battle）。有了这一条款，大评判团就不必从偏远的郡县百里迢迢前往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出席庭审了。这种裁决办法后来扩展到对各类民事和刑事案件，特别是大过（felonies）或以下犯上罪（offences）的裁决，裁决法庭和评判法官（justices或judges of assize）的司法功能后来由巡回法庭（circuit courts）和巡游法官（itinerant judges）担任。裁决法庭被1971年的《法庭法案》（The Courts Act）废除，其刑事管辖权（criminal jurisdiction）转至御前法庭（the Crown Courts）。大评判团
 后来改称大誓言人团
 （Grand Jury）。参见OED：assize, n.条下II.11-12。Grand jury一般译成大陪审团
 ，但陪审团的“陪审”与大誓言人团的“评判”，在概念上相去甚远。


注116
 自有地持有人：原文libere tenentes是第16款里libero tenement“自有地（free holding）”的派生表达式，英文对应表达式是free holders“自有地持有者”。


注117
 裁决事务：原文negocium，各英译本都译成意思比较含糊的business“事务”。


注118
 生计：原文contenemento的确切意思不清楚，McKechnie和Hildegarde转写成contenement，Davis译成livelihood“生活”。


注119
 被告至朕之法庭：原文inciderint in misericordiam nostram直译成英文是fall into our mercy“落入朕之慈悲中”（McKechnie），相当于汉语的“听候朕发落/处置”。


注120
 经商手段：原文mercandisa是英文merchandise“商品”的本词，但此处似乎应包括车船马匹之类经商手段，因此McKechnie给译文merchandise打了引号。


注121
 农民：原文villanus转写成英文是villein或villain，指封建社会里靠租种领主土地为生同时没有人身自由的一种农奴。


注122
 农具：原文是waynagio，这里也应该指implements of his husbandry“农具”（Davis）。


注123
 宣誓评判：原文只有sacramentum“神圣誓言”，即英文的oath“誓言”，指法庭上涉案人员做任何陈述之前都得向上帝做出的只说真话的诺言，Davis和Hildegarde译文assassment on oath“基于誓言的评判”中的“评判”一词的意思是原文所隐含的意思。


注124
 平等人士：原文pares是英文peers“同伴；同等级之人”的本词；由于常用来指有爵位的贵族，这个词后来又有了“爵爷”的意思。


注125
 原文beneficii sui ecclesiastici的英文对应表达式是the benefice of his church/clergy“其教会/神职财产”，但英文通常译成ecclesiastical benefice。Benefice的意思是beneficial property“有益财产”（OED: benefice, n.条下3）。


注126
 筑桥：约翰王为自己狩猎方便，曾要求各地大建桥梁，加重了地方民众的负担。


注127
 护冕官：原文coronatores的英文对应词是coroners，coron的英文对应词是crown“王冠”，coronatores的职责是维护王室的私产。


注128
 朕之法官：原文corone nostre的字面意思是our Crown“朕之王冠”（McKechnie），Davis和Hildegarde译成royal justices“王室法官”。


注129
 乡：原文hundredi是英文hundred“百”的本词，指英国古时郡县下面的一级行政区划，设有自己的法庭，相当于中国的乡。作为行政区划，hundred可能本来有“百户”的意思，指100户人家耕种的土地面积。遇有战事，百户得出100名兵丁。


注130
 镇：原文是wapentakorum，这个词不是源自拉丁语，而是源自古诺斯语（Old Norse），本义是“举起武器（weapon taking）”，英文转写为wapentake。英国多数郡下面的行政单位叫hundred“乡”，在受到丹麦文化影响的地区，如约克郡、诺丁汉郡、林肯郡等，与hundred相当的行政单位叫wapentake。如果乡
 可以作为hundred的对应词，那么镇
 也可以作为wapentake的对应词。


注131
 区：原文是trethingi，tre-意为“三”，转写成英文是trithing，不是tithing“什一”（Davis）。英国历史上，有些郡划分成三个区，这一级行政单位就叫trithing。


注132
 自有庄园：原文dominicis maneriis的dominicis意为“属于领主的；自有的”，maneriis意为“庄园；田庄”，转写成英文是demesne manors“自有庄园”。


注133
 世俗封邑：原文laicum feodum的laicum意为“世俗”，与ecclesiastical“教会”相对；feodum的英文对应词是fief（McKechnie）或fee（Davis），意思都是“封地；封邑”。feodum是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fiefdom）或封建主义（feudalism）的核心词，指君主封给宗室成员或功臣的田产，作为其可世袭的食邑，食邑者有义务每年向君主称臣纳贡（pay homage）并每年服一定天数的劳役（service），战时则须服军役（military service）。


注134
 公函传票：原文是litteras nostras patentes de summonicione，英文对应表达式是our letters patent of summons，letters patent的意思是“公开信；公函”，summons的意思是“传票”。


注135
 享有法权人士：原文legalium hominum直译成英文是legal/lawful person“合法人士”，McKechnie译成law-worthy men，意思是“在法庭上有一席之地的人；享有全部法权的人”。Davis译的worthy men显然有误。


注136
 动产：原文catalla与英文cattle“牛”同源，牛在古代是最重要的可动财产。英文对应词可以是chattels“动产”（McKechnie）、movable goods“可动产”（Davis）或articles of property“财物”。


注137
 在此之前，郡长和乡长往往把死者的财产通通收归国王。


注138
 最近亲属：原文parentum的意思是“亲人”，英文对应词是nearest kinsfolk（McKechnie）或next-of-kin（Davis），二者的意思都是“最近亲属”，后者是法律术语。


注139
 大过：原文felonia是英文felony的本词，指封建时代性质比较严重的一些过失，一旦被定罪，犯罪者（felon）不仅可能被判处监禁，还将丧失其封地或租地，最严重的大过是叛国罪，对犯叛国罪的处罚是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诸侯一旦被判定犯了大过，国王有权收回封地，没收财物。领主的佃户一旦被判定犯了大过，对其实施处罚会引发国王和领主之间的利益冲突。约翰王的父亲亨利二世时的习惯做法是区分叛国罪与一般大过（ordinary felony）。任何人一旦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对其处罚都是死刑和没收一切财产；佃户如果被判犯了一般大过，国王仅有权在一年零一天的时间范围内没收租地上的一切财物，之后该租地须归还给其领主。但约翰王滥用其权利，往往过期不向领主归还封地，男爵们对约翰王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于是通过《大宪章》对国王的这一权利加以明确限制。参见McKechnie: 337-9页。


注140
 鱼堰：原文是kydelli，英文转写成kiddles，McKechnie解释说，英文称作fish-weirs。weir又叫weel，是柳条编的一种类似篓子的渔具，鱼只能进、不能出。用鱼篓捕鱼，须先修建鱼堰，堵住鱼的去路，然后在鱼堰的豁口处放置鱼篓，让鱼自投罗网。鱼堰的存在妨碍货船的通行，损害商人的利益。


注141
 责成令：拉丁文是præcipe（《大宪章》里写作precipe），这种文件一般以拉丁文祈使句Præcipe quod reddat“责成（当事者）采取行动”开始，所以称为præcipe“责成令”。亨利二世曾以统一全国司法制度为名，下发这种文书，把传统上由封地领主持审理的涉及佃户的案子收归王家法庭审理。这一做法引发了男爵们的极大不满。


注142
 敕令：原文breve的英文对应词是writ，指权力机构发布的文书（a letter of authority）或君主颁发的敕令（a royal mandate）。


注143
 本条款虽然简短，其内容也不像第39款那样具有普遍的法理意义，然而约翰王动辄颁发的所谓责成令在当时却是造反男爵们的一个心头病，因为这种敕令侵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在有关地权归属的诉讼中，封建社会的惯例是司法管辖权完全归封建领主，任何人，包括国王在内，都无权干涉，除非领主未能公正司法。但是亨利二世为了削弱领主们的权力，规定领主法庭未获王室责成令许可，不得审理任何涉及世俗封地所有权的诉讼，封建领主们摄于亨利王的权势，只好默认这一规定。亨利王还发明了两种敕令，一种称为“改正敕令”。也就是说，当封建领主的佃户告御状说，领地法庭没有对他公正司法，国王可颁发敕令，要求不负责任的领主正确处理告状者的案子，否则国王将亲自处理。这种敕令表面上没有违背传统司法习惯的精神，实际上却为王室法庭奉国王旨意干预封地法庭的审判铺平了道路，因为什么情况属于未能公正司法，怎样做才是正确处理，完全由国王说了算。亨利王发明的另一种敕令即责成令。这种敕令完全无视封地领主的司法管辖权，直接下发至郡长，指示郡长责令被告将涉案土地还给原告，否则被告须到王室法庭上解释他为何不服从郡长的命令。这样一来，封地法庭受理土地诉讼以及封建领主听取土地诉讼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领主统治其佃户的权威也随之丧失。由于改正敕令冠冕堂皇，相关司法程序操作性不强，实际上也没有怎么应用，男爵们对这种敕令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仅要求国王不再颁发责成令。在《大宪章》的条款中，只有这一条违背时代进步的潮流。参见McKechnie：346-356页。


注144
 伦敦夸特：英国古代容量单位，原文quarterium和英文对应词quarter的本义都是“四分之一”，1伦敦夸特指一个酒桶（ton）容量的四分之一，等于8蒲式耳（bushels），1蒲式耳等于8加仑（gallons），1加仑等于4.564升（litres）。


注145
 褐呢：原文russettorum转写成英文是russett，指一种红褐色家纺粗呢，农民或乡下人做衣服通常用这种布料。


注146
 其他布料：原文halbergettorum转写成英文是halberget（McKechnie）或haberject（Davis）。没有人能说清这个词的确切意思，只知道这是一种布料的名称。


注147
 厄尔：英国古代长度单位，原文ulne转写成英文是elle，相当于45英寸，约合1.15米。


注148
 死刑或截肢刑案：指对被告有可能被处以死刑或截肢刑的案件。


注149
 固定费：原文feodifirmam的feodi-指地租，转写成英文是fee；firmam与英文firm同源，意为“固定的”，转写成英文是farm，feodifirmam或fee-farm的意思都是“固定地租”（通常占年收成的25%）。后来fee-farm专指以这种地租形式租赁的土地或农场，再后来fee省去不用，于是farm本身便有了“农场”的意思。


注150
 田役：原文sokagium转写成英文是socage，指骑士为从君主那里获得农村土地使用权而为君主提供的除军役之外的其他各种差役。


注151
 城区费：原文burgasium转写成英文是burgage，指骑士为从君主那里获得城市（borough）房地产使用权而向君主支付的租金。


注152
 军役：原文servitium militare的英文对应词是military service。


注153
 监护：这里的意思实际就是要男爵或骑士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王或领主那里当人质。


注154
 小田产：原文parve serganterie的parve意为“小”，serganterie意为“服役；办差”，英文对应表达式是small serjeanty。骑士为获得君主土地的使用权所须服的劳役区分大小，大劳役指为保卫国家服的军役，小劳役指为君主做的其他差事。小劳役后来转指因此获得的small property“小田产”（Davis）。


注155
 原文simplici loquela的英文对应表达式是simple speech“简单一句话”，simplici可以解读为unsupported“没有凭据”（McKechnie），但loquela不是complaint“抱怨”（同前），而是statement“陈述”（Davis）或word“说法”（Hildegarde）。


注156
 可信：原文fidelibus与《大宪章》序言第一句话里的sui fidelibus“其忠实臣民”是同一个词，本义为“有信仰的（faithful）”，所信仰者即上帝。上帝给其子民规定的《十诫》中有一条是“不得撒谎”，因此信上帝或有信仰的人是不撒谎的或可信的人。对证人品格的这一要求在后来的庭审实践中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任何证人一旦被证明有过撒谎行为，其证言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注157
 17世纪的法学家爱德华·寇克（Edward Coke）称这一条款为“金玉良言（golden passage）”。


注158
 伤害：原文destruatur的英文对应词是destroy“损害；伤害”（McKechnie）或harm（Hildegarde），不是意思含糊的deprived of his standing“剥夺其地位”（Davis）。


注159
 通过平等人士之合法裁决：原文per legale iudicium per parium suorum译成英文是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peers/equals。这里parium的意思是“对等人士；平等人士”，也就是说，贵族的案子由贵族裁决，自主持有土地者（free-holders）的案子由自主持有土地者裁决，王室佃户的案子由王室佃户在王室法庭上裁决，领主佃户的案子在相关封地的男爵法庭裁决，平等人士不包括农奴（villeins），因为农奴没有法律权利。此外，犹太人、诺曼底人和威尔士人的案子分别由各自民族的人裁决，外国商人的案子由一半外国商人和一半英国商人裁决。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实行的惯例是，高等级的人可以裁决低等级人的案子，低等级的人不能裁决高等级人的案子。这些裁判原则和惯例欧洲大陆和英格兰早已有之，约翰王破坏了这些原则和惯例，通过自己提名的人选组成仲裁庭进行裁决，将大批政敌和私敌流放或没收财产。参见McKechnie：377-387页。


注160
 或：原文vel的英文对应词是or“或”，不是and“和”（Hildegarde）。这个词连接的是通过平等人士裁决和通过习惯法裁决这两种裁决方式。也就是说，诉讼双方可以在两种裁决方式之间做出选择。


注161
 英格兰法裁决：原文per legem terre译成英文是through the law of the land“通过这片土地之法”，这片土地的所指就是England“英格兰”，因此the law of the land“这片土地之法”就是the law of England“英格兰法”。Hildegarde的译文是according to the common law“根据习惯法”，虽然common在词义上与terre不对应，但其所指却是对的，因为英格兰法的基本性质就是习惯法。英格兰人是日耳曼人的后裔，日耳曼人传统上往往采用考验的方式来裁决案件，考验的办法有多种，包括在中人的监督下原告和被告双方打一仗、二人决斗、忍受折磨（trial by ordeal，例如赤手从沸水中取物品、手持红烙铁、蒙眼在烧红的犁头之间赤脚行走）等。古人相信，神明会保佑有理一方或无辜者不受伤害。同时这个短语还应该隐含“裁决”的意思


注162
 《大宪章》里最著名的条款可能就是这第39款，其最主要的进步意义就在于，禁止国王未经平等人士的合法裁决或英格兰习惯法裁决就对一个人执行刑法。弗冉希斯·培根（Francis Bacon）称之为16世纪评判团（the jury）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基础。对于这一条款是否意味着评判团制度由此正式在英格兰开启，学界还有争议。实际上仅贵族享受到了在刑法案件中由平等人士裁决的权利，所有贵族圈外的自由人如被控犯了大过，都是在普通法庭由法官审判。参见McKechnie：392-3。


注163
 出卖: 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是，臣民如果要求国王为自己颁发敕令（writs），国王要收费，金额根据敕令的性质及其所涉钱财价值大小而定。这等于是在出卖正义。


注164
 按：原文per最基本的意思是through“通过；经”，比较常见的引申义是by“凭借；用”。McKechnie译成by，Davis译成in accordance with“根据；遵照”，Hildegarde译成according to“根据”。根据后面补语consuetudines的意思，这里译成“按”。


注165
 常例：原文consuetudines的英文对应词是customs。这个词在《大宪章》里共出现了7次，


注166
 安全无忧地…旅行：原文habeant salvum et securum exire de Anglia, et venire in Angliam et morari et ire per Angliam salvum et securum里的salvum et securum译成英文是safe and secure或safety and security，这个短语不仅修饰接下来的exire de Anglia,etvenire in Angliam“出英格兰并且进英格兰”（Anglia之所以出现两次而且形式不同，是因为表示“出”和“进”时，同一个名词要用不同的格），而且还修饰后面的et morari et ire per Angliam“并且在英格兰各地暂住与旅行（and stay and travel throughout England）”。


注167
 非法路费：原文malis toltis译成英文可以是evil tolls“邪恶路费”（McKechnie）、unlawful extractions“非法收费”（Davis）或illegal tolls“非法路费”（Hildegarde）。


注168
 归地：原文eskaeta译成英文是escheat“归地”。根据封建法律，封臣或佃户死后如未留下有资格继承其封地或租地的子嗣，该封地或租地则由国君或领主收回，这种土地称为“归地”。


注169
 沃灵福德：Wallingford，牛津郡的一个古镇，镇上的沃灵福德城堡是中世纪早期英国王室的常驻地，后来被温莎城堡取代。


注170
 布洛涅：Boulogne，中世纪时法国北部最靠近英国的一个县及其同名县城，现在该城市名叫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


注171
 名誉治所：拉丁文honore译成英文是honour，指一位男爵或大领主名下的多处田庄，相当于该男爵的治所。


注172
 林苑：拉丁文forestam的英文对应词是forest，这里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森林”，而是指被王室圈起来作为御用猎场的林地，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禁苑、林苑或清代的围场。


注173
 一直…产权：对于拉丁原文habent…antiquam tenuram有两种解读，一种是have ancient tenure as evidence of this“持有古老契约作为其建造凭证”（Davis），另一种是have long-continued/standing possession（Mckechnie/Hildegarde），本译文采用后一种解读。


注174
 空置：拉丁文vacaverint的意思是“空缺；空置”，Davis将之解读为there is no abbot“住持位置空缺”，有些过于具体化。


注175
 兽苑：拉丁文warennis的英文对应词是warrens，指英国历史上被王室圈起用于繁殖猎物之处。


注176
 邪恶惯例：拉丁文male consuetudines译成英文是evil customs“恶俗”，这里指相关人员对百姓进行的已成为惯例的巧取豪夺。


注177
 杰拉德·德阿泰：Gerard de Athée是约翰王在诺曼底雇佣的一名军官，起初在法国为约翰效力，后受命征服威尔士南部，历任格洛斯特郡和赫里福德郡正郡长（High Sherriff，1208-1210）、诺丁汉郡、德比郡与御苑正郡长（1209），成为有权有势的人物，他的快速升迁引发了英格兰男爵们的不满。


注178
 特权：拉丁文libertatibus的意思不是泛泛liberties“自由”（Davis），而是国君授予贵族的franchises或privileges“特许权；特权”（McKechnie；Hildegarde）。


注179
 即《大宪章》第61款。


注180
 即《大宪章》第61款。


注181
 指前面说的交界地带。


注182
 勒威林：即勒威林大公（Llywelyn the Great），全名是Llywelyn ap Iorwerth（约1172-1240），起初是北威尔士的圭内斯亲王（Prince of Gwynedd），娶约翰王的女儿为妻，后成为威尔士全境的统治者。他率部与英军多次交战，1211年战败，被迫割让土地，将其私生子交给约翰王作为人质，并同意如死时仍没有合法继承人，其全部领土将归英王所有。后来他联合其他威尔士贵族反攻，逐渐收复失地。1215年他加入了英格兰男爵们的造反队伍。


注183
 亚历山大：即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全名是Alasdair mac Uilleim（1198-1249），1213年被约翰王封为骑士，1214年继承苏格兰王位，1215年与英格兰男爵们结盟，率军与约翰王的军队作战，一直打到英格兰南部的多佛尔。


注184
 朕之臣民：拉丁文仅是一个nostros“我们/朕的”，这里显然指“臣民”。


注185
 其民众：这里的拉丁文也仅是一个suos“他们的”，其所指显然是“民众”。这一款为寇克所特别看重，因为它把《大宪章》的适用范围从君臣关系扩大到了贵族与民众的关系。也就是说，《大宪章》提倡的法治原则适用于一切国民。


注186
 进步：拉丁文是emendacionem“改正；改进”。


注187
 我国：拉丁文de regno译成英文是of the kingdom“从这个王国”。为了确保《大宪章》得到执行而选出来的这25个男爵，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议事会。十六世纪史学家威廉·兰巴德（William Lambarde，1536-1601）认为，英国议会制度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时期。


注188
 民众：拉丁文communa意思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英文对应词是community。


注189
 即1215年。


注190
 以下犯上之行为：拉丁文trangressiones factas的意思是“僭越/越界行为”，英文可以是trespasses（McKechnie）、offences（Davis）或transgressions（Hildegarde）。


注191
 公开信：拉丁文是litteras testimoniales patentes“公开证明信”。


注192
 约翰继承王位是1199年，但其新年号（the new regnal year）从当年的5月28日开始，到1215年6月，已经进入第17个年头。


注193
 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注194
 屠凯，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留英法学博士。


注195
 “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1日第1版。


注196
 潘索普卡诉内政大臣案（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Phansopkar）1976,QB 606.


注197
 班库尔特诉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案［R （Bancoult） v. Secretary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2001,QB 1076.


注198
 Magna Carta 1297 c.9 （Regnal. 25Edw1cc1,9,29）.


注199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228页。


注200
 〔英〕梅特兰：《英国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注201
 转引自〔英〕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海第188页。


注202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232页。


注203
 同上书，237页。


注204
 〔英〕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8—49页。


注205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1—43页。


注206
 参见李彭广：《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注207
 〔英〕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注208
 〔英〕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注209
 〔英〕梅特兰：《英国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注210
 〔英〕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5页。


注211
 参见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第155页。


注212
 《大宪章》的这一英译本下载自大英图书馆网站 http://www.bl.uk/collection-items/magna-carta-1215。前面带“+”号的条款在1225年修订版《大宪章》中仍然有效，但用词稍有改动；前面带“*”号的条款在后来重新颁布的所有版本中都被删除了。


注213
 《大宪章》的拉丁文原文下载自伦敦大英图书馆网站http://www.bl.uk/collection-items/magna-carta-1215。方括［ ］内的内容为大英图书馆所加，文中弓形括号{ }内的内容是大英图书馆对原文做的文字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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